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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卷書與萬里路

──宋代類書呈現的「移動」語境

吳 雅 婷＊

摘 要

語言文字是進入過去世界重要的媒介，然其往往隨時空變易而發展、變

化，使用者亦各有其情境，非為恆常穩固的存在。因此，本文嘗試自語文的

使用習慣、思維發問，分析宋人語文脈絡中與「移動」相關的語彙。如此取

徑的目的有二：（一）試圖釐清宋代關於「移動」/「旅行」活動語彙的指

涉、意涵；（二）立基於前者，進一步了解支持這些語彙使用、操作的社會

樣態、文化情境。

「類書」為承載傳統中國收集、整理知識與常識的具體型態。類書的編

纂、出版於宋代值得注目的發展，正提供了宋人認識人世事物的知識結構。

藉著解析類書中蘊含的宋人知識結構以及「移動」/「旅行」在此結構中被安

排的位置，並且究明此結構中「移動」/「旅行」相關單元間的內在關聯，即

得以進入宋代「旅行、移動」與「觀覽、書寫」交織而成的場域。而且也將

使隱身於語詞、書籍、旅行觀覽、社會現象背後，宋人的某些心緒思維借光

顯影。類書編目架構中的「移動」、類書編纂的日常性、旅行相關語彙，則

為本文著手討論和組構的三條路徑。

關鍵詞：宋、類書、移動、旅行、知識結構

＊ 作者係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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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無可否認，如今人們之所以對「旅行」產生研究興趣，其實與自身生活

中竄動著豐富的旅行相關成分關聯緊密。然而，一旦展開討論，並溯時間之

流而上，過去與現在的對話機制固然已自動開啟，卻也必須不斷提醒自己，

當細細體察，並知覺那橫亙於現下的我們與過去種種之間，永遠存在的距離。

若是未加思索，即憑著如今對「旅行」的指稱與理解，去認識傳統中國

社會中人們的移動行為，則獲得的畫面和結果，自難免要蒙上一廂情願的色

彩。這正是我自己探究宋代社會旅行文化時，一再斟酌卻仍難以規避的難題。

首當其衝，必須面對且亦直指核心的問題，即是如何「指稱」。

所謂指稱，乃是指一組相關行為的含攝語詞。這不但牽涉行為的界定、

區劃，也牽繫著隱身其後的思想邏輯結構與社會實質結構。「移動」做為一

種狀態、行為（也就是廣泛而言的旅行活動），或者一項指稱，其於特定時

空（就我的關心來說，即是傳統中國宋代）所展現的姿態，遂為本文將嘗試

討論者。這樣的討論，是將「旅行」—「移動」之指涉語彙視為個別的「文

本」（text），解析它們被配置的「語境」（context），並由此解讀「文本」

與「語境」互相形塑以及共同組構出的意義。

如此對於「移動」的追索和反思，也是對於傳統中國社會相貌和本質的

審視。而由於意識到行為與語詞間相互指涉詮釋的關係，這項探究的落實，

將經由析論傳統類書的相關語詞意涵，以及由此延展而出的安置脈絡等方面

著手。

類書是傳統中國社會收集、整理知識的資料庫。這類將大量經長時段文

化積累出來的辭彙、典故、故事，於新的時空需求下重整安排的書籍，在十

至十三世紀的中國，曾經有多部問世。被選擇的知識，藉著類書編纂者的編

排理念、分類邏輯和辭彙運用，在另一個時代沿續，甚而重生。既「編」且

「纂」，使得成品展現出成書時代語詞的習慣用法，並間接提示了彼時人面

對各種事物的觀念。另一方面，類書也做為「讀者」的「讀物」而存在。已

有的研究，論及宋代類書者，幾乎皆由其為「備辭藻之用」的寫作工具書、

考試參考書等面向理解之。
1
實則若細加推敲，尚可對經由「閱讀」這個舉動

1 如：Hilde de Weerdt,“Aspects of Song Intellectual Life: A Preliminary Inquiry into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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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銜接的前後各種可能情狀，以及它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位置，再加以思索。

換句話說，宋代類書原本已隱含著過往知識在當下如何被運用的互動關

係，又會因著其工具書、參考書的性質，以及由此性質所帶來的「閱讀」、

「查閱」二者兼具的讀取特質，在編者與讀者之間營造出更廣 的解讀空間。

可見的資料顯示，「旅行」與「類書」在十到十三世紀的宋帝國皆不罕

見。所以，本文選擇以這個時段編著的「類書」為取徑，尋索編者與讀者雙

方如何措置、理解那些與「移動」相關的語彙。希望透過由萬卷書與萬里路

──知識史與旅行史──交織而成的討論場域，揭開宋代社會如何談論旅行

的一幕光景，也映現出過往與當今的差距。

二、旅行類別的前趨典範──行旅、遊覽

中國最早的類書，一般都以為當推曹魏時曹丕（字子桓，187-226）下令

編修的《皇覽》。
2
不過今日已經看不到該書的實質內容，也無法得知其目次

排列。真正受到矚目的是稍晚的文學總集《昭明文選》。此書以題材為取向，

編排目次，編者的分類邏輯可由此得見。現時一般所謂的旅行活動，書中以

「行旅」與「遊覽」兩類名目出現，分別用來指稱遠途奔波出行（以仕宦為

主）與純粹觀覽山水這兩種不同的旅行。
3
研究《文選》已有的成果，讓我們

大致了解到：至少在南北朝人心中，人的出行就被劃分為兩條脈絡，而這也

是傳統中國理解「旅行」的初步輪廓。

Southern Encyclopedias,”Papers on Chinese History, vol. 3 (spring 1994), pp. 1-27. Peter

K. Bol,“Intellectual Culture in Wuzhou ca. 1200: Finding a Place for Pan Zimu and the

Complete Source for Composition,”收入《第二屆宋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

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1996），頁 1-50。劉祥光，〈印刷與考試：宋代考試用參考書初

探〉，收入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編，《轉變與定型：宋代社會文化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

北：臺灣大學歷史系，2000），頁 113-144。

2 張天俊，〈論類書之祖──《皇覽》〉，《南通師專學報》11.4(1995.12): 98-101。

3 王文進，〈南朝「山水詩」中「遊覽」與「行旅」的區分──以《文選》為主的觀察〉，

《東華人文學報》1(1999.7): 103-113。此文以追尋文學史上山水詩這一詩類的緣起為出發

點。另外，龔鵬程則認為「遊仙」、「招隱」、「遊覽」的排列位置彰顯出旅行的宗教性

本質及對人世的超脫性。龔鵬程，〈游與仙〉，載於《道教新論‧二集》（嘉義：南華學

院出版中心，1998），頁 41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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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文選》透露的旅行情境尚不止如此。除了行旅和遊覽，「軍戎」

與軍旅生活有關，「紀行」收錄的三篇征賦，應該也屬於軍旅的範圍。
4
「遊

仙」則反映魏晉時宗教為人們開啟的未知旅程。再者，若將《文選》的「遊

覽詩」僅理解為：回歸家園後得到安頓的心靈面對山水景物的作品，則讓人

感知到的似乎是一切歸之於平靜的靜態畫面。然而，究其實質，詩人筆下描

繪的這些主動追尋山水的行動，仍須配搭人於空間中之來去，方有可能達成。

只是這種類型的移動方式以及寫作重點的安排，使得其所呈現的面貌不若「行

旅」指涉的長程旅行那樣勞頓辛苦。儘管如此，我們仍能於詩作中顯明地讀

出「遊覽」時不能忽略的「移動」成分。

此後，類書的編著歷代各有成果。單以《宋史》〈藝文志〉來說，類書

的存目就有 307部；
5
另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也有 154部；

6
相較之下，

四庫全書所收的 64 部僅是中國類書史上的片鱗半爪而已。
7
此外，尚另有流

傳海外（如日本）的刊本；或者流行於民間、地方（如南宋末陳元靚《事林

廣記》），未被歸入系統叢書、書史的類書存在。

這些類書構成龐大的知識宇宙，具有複雜的成分與內涵。比方，《宋史》

〈藝文志〉中收錄類書的相應類別其實稱做「類事類」，而且此類目下尚包

括：杜佑《通典》、呂祖謙《觀史類編》和《讀書記》之類，以典章制度、

故事史學、讀書筆記等為主旨的著作。但杜佑《通典》等書籍在後世重要的

書目規畫（如：《四庫全書》）中，並不歸入類書。由此我們或可稍加揣度，

《宋史》〈藝文志〉「類事類」收列書籍的標準，應是「以類相從」做為編

4 也因此，王文進認為「行旅」和「軍戎」連排，乃本於兩者都有僕僕風塵的意味。王文進，

〈南朝「山水詩」中「遊覽」與「行旅」的區分──以《文選》為主的觀察〉，頁 107。

「紀行」收錄的是：班叔皮〈北征賦〉、曹大家〈東征賦〉、潘安仁〈西征賦〉。

5 元‧脫脫，《宋史》（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二十五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底

本），卷 207〈藝文志〉，「子部‧類事類」，頁 5293-5303。

6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類書類存目》，頁 239，頁 20上。根據我的計數，《四庫全書存

目叢書》實際收錄類書：晉、唐各 1部，宋 14部，元 5部，明 100部，清 27部，不著撰

人 6部，共 154部。其中的宋代類書也仍有待進一步加入析論。

7 宋代類書鳥瞰式的概覽可參見張圍東，《宋代類書之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工作坊，

2005初版）。此書採取文獻剖析的研究取向，從體例、特點、編纂、分類諸方著手。此書

所分析的宋代類書也是《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類書類所收錄者，另外還納入四庫未收的

《事林廣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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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邏輯者便予以收入。這種含括政書、職官書、紀事本末、書鈔、考證筆記、

目錄書的「類事」概念究竟與一般後來認為的「類書」，其內涵、意義是否

有別，以及如何發展，非此處所能盡論，然頗值得繼續從書籍史、知識史的

角度再多加斟酌。

至於本文所關心的「旅行」類別，《文選》以繼，歷代類書如何汲取與

區別人們的移動行為，情況之細瑣繁複可謂與時俱進。但將之與《文選》的

分類對照，仍依稀可見到《文選》的殘影映現。像是宋代類書中的《文選類

林》、《白孔六帖》、《海錄碎事》，直稱「旅行」的類別都仍是「行旅」

和「遊覽」；而《文選雙字類要》、《錦繡萬花谷》、《古今事文類聚》、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甚至僅見「行旅」。《晏元獻公類要》和《記纂淵海》

雖有「行役」、「羈旅」、「遊賞」、「乘時而樂」等類，也仍可看出其原

型為「行旅」及「遊覽」。是以下文的討論雖然不循「演變」建立追索的脈

絡，不過藉由類別的細探，仍然不能無視宋代類書分類邏輯中歷史因子的存

在，經典力量的延續。

三、人際互動與情緒變化──

旅行相關類別排序的隱伏取向

稍加瞻顧傳統類書旅行類別的位置，看得出來，旅行相關類別往往被置

於「人事」部門。（這種情況又是承自唐《藝文類聚》以降的書寫傳統。）

「人事」一詞顯示，對編輯者來說，「行旅」和「遊覽」與其說是人的舉動

之一，毋寧說是人生百態的一部分。

若再進一步集中關注幾部設有旅行專類的宋代類書，則會發現，其中旅

行專類之前或之後，幾乎皆存有涉及人際關係的類別。例如：《白孔六帖》

連續有「行旅」、「逆旅」、「離別」、「餞送」、「遊覽」、「相思」、

「經過」、「干謁」八項可歸入旅行相關的類別，這八類之前為「好客」和

「謝絕賓客」，之後是「交友」、「擇交」。
8
另一部類書《錦繡萬花谷》，

8 唐‧白居易原著，宋‧孔傳續撰，《白孔六帖》（《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34，頁 1上-

下。在此，「干謁」似乎是同時具有旅行與友倫質性的類別，我不過於執意將其劃屬於哪

一類別，其實這樣雙重的性質和曖昧的排列正反映語詞和行為隱含的複雜意涵，亦更有助

於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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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行旅」之前是「師範」、「賓客」，接續「行旅」的是「朋友」、「奴

婢」。
9

唐代白居易著有類書《白氏六帖》。
10
《白氏六帖》至南宋紹興

（1131-1162）年間，由孔傳（字世文）擴充撰定為《白孔六帖》。後世廣泛

流傳的，便是孔傳定本的這部《白孔六帖》。
11
《白孔六帖》雖然仍含有白居

易寫作的成分，但孔傳既然選擇繼承這部分內容，表示它們在宋代社會是成

立的、被認可的，因此將之視為宋代的作品，用以討論宋人的觀念，應該合

理。只是可惜，我們對於孔傳著作此書的緣由只能透過《六帖》的序，獲得

粗淺的了解。

回觀《白孔六帖》的「行旅」。之中輯錄的「連山去無際，流水何時

歸？」
12
出自李白（字太白，701-762）〈秋夕旅懷〉，原詩為：「涼風度秋

海，吹我 思飛。連山去無際，流水何時歸？目極浮雲色，心斷明月暉。芳

草歇柔 ，白露催寒衣。夢長銀漢落，覺罷天星稀。含悲想舊國，泣下誰能

揮？」
13
既有思鄉情懷、眼前景色、季節天候，亦生悲己悲國之心。然而如此

意涵豐富的一首詩，《六帖》編者挑選時，卻僅輯入全詩行意最濃厚的一聯。

相似的選取眼光遍及這個類別，於是讀者翻閱之時，視線所及之處便盡如：

9 不著撰人，《錦繡萬花谷‧後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16，頁 2下-9下。

10 白居易，字樂天，772-846，德宗貞元十六年（800）進士。目前日本靜嘉堂仍藏有北宋刊

刻的《白氏六帖事類集》。參見靜嘉堂文庫編纂，《靜嘉堂文庫 古典籍 第一回 中

宋‧元時代 版本》（東京：靜嘉堂文庫，1994），頁 20-21。這個版本已由汲古書院於

2008年 5月影印出版。（東京：汲古書院，2008.3、2008.5）初步比對，與新興書局 1969

年出版的「道圃影印江安傅氏藏本南宋紹興刊本」相同。南宋《白氏六帖》的版本情形則

可參考胡道靜，《中國古代的類書》（北京：中華書局，2005新第一版），頁 143-150。

11 《白孔六帖》，〈提要〉。

12 《白孔六帖》，卷 34〈行旅〉，頁 10上。本段引用討論的內容為孔傳續增。

13 唐‧李白，〈秋夕旅懷〉，宋‧楊齊賢集注，元‧蕭士贇補註，《分類補註李太白詩》

（《四部叢刊》初編本），卷 24，頁 13下-14上。蕭士贇的註懷疑這首詩作於李白遭貶之

後，因此詞意悲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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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4 《白孔六帖》，卷 34〈行旅〉，頁 10上-10下。由於此處的討論牽涉讀者閱讀時書籍版面

帶給讀者的視覺印象，因此我引用版面圖版。另將這兩頁史料內容本身標點如下：

「（〈過西華〉韓愈詩）旅程（愧淹留。韓〈游湘西寺〉詩）心飛秦塞雲，影滯楚關月。（李白

〈江南〉）天津老人（裴晉公微時羈遊洛中，一日策蹇驢，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

柱立曰：『蔡州何時得平？』見晉公愕然而退。有僕夫在後，聞其語曰：『適憂蔡州未平，須得此人為將。』

僕遽告。公曰：『見我龍鍾，故相戲爾。』出《劇談錄》）秋風飄我行，逺與淮海期。（韋應物〈將

往江淮〉）南徙莫從，北遊失路。（李白〈上李長史書〉）靡靡踰阡陌，人煙渺蕭瑟。（杜甫

〈北征〉）我行已水濵，我僕猶木末。（上）客舍盈樽酒，江行滿篋詩。（韋應物〈楊州偶會

盧主簿〉）天長水闊厭逺渉，（訪古始及平臺間。李白〈梁園吟〉）且悲就行役，安得營農圃。

（李白〈古風〉）連山去無際，流水何時歸。（李白〈秋夕〉）遠遊凌絶境。（杜甫〈詠 〉）

東遊西還。（杜甫〈嚴氏溪放歌〉：東遊西還力實倦，從此將身更何許。）風物悲遊子。（〈寄王侍

郎詩〉）萍泛苦寅縁。（〈詠懷〉）鳴蟬遊子意，（促織念歸期。李白詩）天荒地老。（馬周昔

作新豐客，天荒地老無人識。李賀）被冒畏景，渉降棧道。（柳宗元〈送辛殆庶序〉）枚乘客於呉，

相如遊於梁。（或致書匡主，用極其志節之大者也。適時觀變，以成其性節之茂者也。柳文〈送南容〉）

解所乘馬以遺。（王義方，孤窶。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於道者，自言父宦遠方，病且革，欲往

省，困不能前。義方哀之，解所乘馬以遺，不告姓名去。由是譽振一時。）樊澤（舉賢良，次潼關。雨淖，

困不能前。有熊執易者同舍逆旅。哀之，輟所乘馬，傾楮以濟之，自罷所舉。是歲澤上第。〈本傳〉」（括

號內為雙行夾注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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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以圖版展示資料，是為了將通常因討論所需，由書籍抽取出來的文

字歸回書版頁面，如此或許可以感受一下過去讀者閱讀這部分內容時，進入

他們眼前的畫面。在此，我們除了留心文字內容本身，不妨也試著調整習慣

上聚焦於「文字」的史料讀取方式，以視覺「圖像」的目光注視這片版面。

則這般自多篇作品中抽取與移動最相關的隻字片語，集結並置而成的文句景

象，彷若一整片以「移動」為主題的海報牆，盡是跋涉、遠遊、奔波等各種

旅行樣態風貌的拼貼。卻同時也像是將一幅幅原本擁有完整構圖、景色的圖

片碎剪為片片段段，完全抽離原作者書寫時身處的旅行情境以及與之交織的

情緒。正因為如此，那些將書寫者引領至當時光景的緣由，以及他們身後的

背景，皆被一一捨去，「移動」的影像遂愈顯突出。在這樣的安排下，「行

旅」所呈現的風貌，以及「行旅」本身，更具有立基於人的移動行為之價值

和意義，而不僅是生活場景的附帶動作。事實上，儘管礙於書寫能力的掌握，

以及寫作者本身的視角與關切，旅行的相關寫作及其情境，大多仍繫屬於士

大夫生活的脈絡。可是當「行旅」成為一個類別以後，那些被輯入類書的作

品「仕宦」色彩便退居其次，得到突顯的乃是「移動」這種行為所面臨的景

況與曾引發的心緒。需要留意的是，這並非白孔六帖獨特的面貌。類書在經

過編者的分「類」處理之後，其何以能成為一新獨立個體的「生命」所在，

亦由此可見。

分「類」可說是完成一部類書的首要之務，也是類書之所以為「類」書

的精要所在，因此，前文提到的「前賓客」、「後朋友」的次序，若以隨意

堆置視之，便錯失了編者以「旅行」為人際關係變化引線的用心。因為那其

實是以移動引起的現實變化作為串連的根據。於是，「離別」可能是凍結一

段人際關係的緣由，「聚首」則是開展新人際網絡的契機。「賓客」之所以

為「客」，正顯現其不處於自己地盤的特質；「迎候」和「餞送」非但為各

處旅程之起訖，亦是人際距離的兩端。

孔傳續撰《白孔六帖》時，承繼了白居易《白氏六帖事類集》的分類，

旅行相關類別所在的《白氏六帖事類集》第 10卷與《白孔六帖》的第 34、35

卷的分類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對照二書，會發現《白氏六帖事類集》的卷首

全書總目，並不見於《白孔六帖》。再者，總目羅列的分類與正文亦不盡相

同。《白氏六帖事類集》總目第 10卷的分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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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旅、干謁、朋友、推薦、離別、贈貺、慶賀、饋遺、奉使。15

《白孔六帖》正文的分類依序則為：

賓主、好客、謝絶賓客、行旅（遠行附）、逆旅、離別、餞送、遊覽、相

思、經過、干謁（刺附）、賓館、朋友、擇交（拒交附）、相成、推薦、

患難、怨棄、贈貺、死哭、食飲、父友、書信、施惠（不合附）、施饋、

慶遺、慶賀、薦獻、奉使（廢命）、專命、採風謠、按姦匿、殺使（不廢

命）、遇讎、使絶域 16（強調記號為筆者所加，乃與《白氏六帖事類集》

重複者。）

如果我們相信紹興刊本的《白氏六帖事類集》日後流傳時，目次上並未與孔

傳的續作混淆，那麼或許可以將這樣的情形理解為：正文 41個門類乃是總目

所列 10個門類的擴而充之。
17
也可以合理推想，比較精簡的總目，所呈現的

情狀應當更趨近於原編著理念的骨幹。總目第 10卷與旅行直接關聯的門類，

寬泛說來只有零散安置的「旅」、「離別」、「奉使」三項。整體觀之，白

居易安排這些文辭時，心中的思路，顯然與唐代士人尋求入仕途徑的關聯較

為密切，至少這方面的脈絡要強過後人心中的「旅行」。而至孔傳改編時，

由於捨去了卷首的總目，遂更加突顯隱含於各類別之間的安置軸線──隨「旅

行」過程而變化的人際處境。原來隱匿其間，串連類別彼此的那條軸線，便

默默地由「仕」翻轉為「旅」，所映現出的，則是白居易生活的西元八到九

世紀，轉至南宋紹興年間，四百年之間的變化。亦即「移動」在人們生活中

的份量、角色都變得愈加顯明，這項行為的存在感也愈形清晰。

晏殊（字同叔，991-1055，真宗景德二年（1005）賜同進士出身）在北宋

真宗、仁宗期間編成的《類要》，或許可以作為唐、宋之間「旅行」感知流

15 唐‧白居易，《白氏六帖事類集》（臺北：新興書局影江安傅氏藏紹興刊本，1969），

〈目錄〉，頁 19。

16 《白氏六帖事類集》，卷 10，頁 419。這部分即與孔傳續作的《白孔六帖》卷 34、35的門

類相同，然除了「遠行」外，未有其他附類。

17 可以再參照《白氏六帖事類集》他卷的情況。例如第 2卷總目列為：「山、水、川澤、丘、

陵、溪、洞、江、河、淮、海、泉、池、寶、貨、布、帛」，實際上正文中的分類，與

「山」相關者，又另有「嵩山、華山、泰山、恒山、衡山、終南山……」等 20 門；「布

帛」相關者則還有「錦、絲、織績、絹、 、素……」等 16 門，以致第 2 卷正文共計有

91門。（卷 2，頁 74-75）不僅與總目的 17門相去甚遠，也可以很明顯地看出總目並非任

意擇取，而是更提綱挈領地表現出該卷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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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的連綴點。這部類書當初並未被四庫館臣選入《四庫全書》，如今乃以清

鈔本《晏元獻公類要》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然 100卷實存 37卷。根

據陳尚君先生的考證，現存的《類要》實經由晏殊四世孫晏袤（孝宗開禧年

間 1206知雅州）補闕。陳先生認為，雖然晏殊去世時，《類要》並未完工，

但日後晏袤的工作主要仍依憑晏殊的原編。
18
這使得我們仍能將《類要》的時

代歸入北宋。

《類要》的旅行類別主要集中於第 24 卷，類次依序為：「福祿語」、

「祝延」、「饋遺」、「賀官」、「贈答」、「書題」、「披奉感荷」、「契

」、「瞻想」、「獨悰」、「時序」、「川塗」、「離別」、「餞送」、

「贈行」、「行旅」、「陸行」、「水行」、「羈旅」、「相逢」、「聚

會」、「候謁」。
19
這樣的分類，若較為斷然地加以區別，則前段偏向人際書

信往來，後段為旅行活動。可是二者的分界點又不那麼明確。推想晏殊的思

路也許是：由人際往來、書信往返，聯想到這些互動乃基於人的聚合離散，

進而轉入旅行狀態，又再由此牽引至旅行引發的人際互動。這樣的分類邏輯，

似乎由「人際」和「旅行」兩條脈絡交組編織而成。既不再如《白氏六帖》

依行旅求仕牽起軸線，卻也還不是《白孔六帖》以行旅牽帶出各種對應的人

際互動那樣的理路。這或者可以解釋為人對旅行的感受漸趨明識，感受的重

點也逐漸轉移至「移動」本身。

南宋理宗（1225-1264在位）時的《古今事文類聚》、《古今合璧事類備

要》二書對於旅行專類前後的人際往來動作，作了更趨細緻的區別。從尚未

謀面的「慕名」、「迎候」，到以文字相交的「書簡」、「投贄」，或是人

與人交往的「譏誚」、「知人」，皆包含在內。《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的「知

人」，甚至還再細分出「不知人」、「知己」、「不見知」、「求知己」等

18 陳尚君，〈晏殊《類要》研究〉，收入氏著，《陳尚君自選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

版社，2000），頁 298-322。此外，陳先生的學生進一步細考，認為晏袤增補的部分主要

在地理部分，其餘未有太大改動。唐雯，「晏殊《類要》研究」（上海：復旦大學中國語

言文學系博士論文，2006），「摘要」。見《復旦大學中國文學》網站，2009.9.14，http:/

/chinese.fudan.edu.cn/zhongwenxi/xuekejianshe/disView.asp? id=989&l_id=31。

19 宋‧晏殊，《晏元獻公類要》（《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西安文物管理委員會藏清鈔本，

臺南：莊嚴文化，1995），〈目錄〉，頁 90。目前這個版本目錄所列的類別與正文中該類

的標目略有出入，「契 」於正文為「隔 」；「獨悰」為「獨深」；「相逢」、「聚

會」於正文則為「相逢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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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狀。
20
這些類別都帶有人際互動的意味。人際關係的親疏在相當程度上受到

彼此間實際距離遠近的影響，隨著人和人之間實質距離的差別或調整，又產

生不同的互動方式。具象的行為、舉措因此十分細緻地暗示了彼此之間內心

情感的距離。

再對明清類書稍作觀察，
21
會發現宋代類書擁有傳統類書史上最多樣精巧

的旅行專類，確實不爭。那些宋人的旅行分類除了與人際關係緊鄰，相近的

類目中還可以見到一些表現情懷心緒者。這些感受性的類別其實正衍生自人

的步履推進之間。紹興時的《海錄碎事》在「會聚」之後有「品題」和「懷

想」；「相思」附於「離別」；「餞送」和「遊覽」之間的「患難」含括「悲

傷」。
22
這些人際關係、旅行活動、情懷心緒的排列，看來不是那麼齊整，既

無法劃分出端整的區塊，嚴格說來也稱不上漸層光譜。所以在編者腦海裡，

三者的關係結構或許並未被非常清晰地意識到。不過它們彼此之間的相對位

置向我們暗示，宋人內心對於這三項生活元素的互相交纏，應當仍是隱然有

覺的。

時序再向後推移，序文繫於寧宗嘉定二年（1209）的《記纂淵海》，
23
旅

行相關的類別又較《海錄碎事》更精緻。《海錄碎事》從旅行的行為中提煉

出原本深藏其內的感受，如因處於「逆旅」而「思歸」；因「離別」引發「相

20 宋‧祝穆，《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據元刻本影

印），卷 24-28〈人事部〉。根據《古今事文類聚‧提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此書

的「前集」、「後集」、「續集」、「別集」為祝穆所作，「新集」、「外集」為元代富

大用續作。書前祝穆序文寫於南宋理宗淳祐六年（1246）。宋‧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

備要‧續集》（臺北：新興書局影明夏相重摹宋板校刻本，1971），卷 42-50〈事為門〉。

此書的書目資料及封面雖都以「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為書名，但這個夏相校刊本的版心其

實將書名全刻為「古今合壁事類備要」。

21 參見明‧馮琦，《經濟類編》；明‧彭大翼，《山堂肆考》；明‧王志慶，《古儷府》；

清‧張英、王士禎，《御定淵鑑類函》；清‧何焯、陳鵬年，《御定分類字錦》；清‧吳

士玉、吳襄，《御定子史精華》，以上諸書版本皆採《文淵閣四庫全書》。

22 宋‧葉廷珪著，李之亮校點，《海錄碎事》（北京：中華書局，明萬曆劉鳳本為底本，

2002），卷 9 下〈聖賢人事部下〉，頁 434-452。卷首葉廷珪及傅自得序皆作於紹興十九

年（1149）。這個版本在本文討論旅行相關內容的部分，基本上與《文淵閣四庫全書》一

致；但作者姓名，四庫本作「葉庭珪」。葉廷珪，字嗣忠，徽宗政和五年（1115）進士。

23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宋刻本潘自牧《記纂淵海》（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1988）前〈潘自牧序〉作於嘉定己巳九月朔，即嘉定二年。當時潘自牧自稱「從事郎權差

充福州州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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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患難」的後果則可能是「悲傷」。《記纂淵海》的分類，看來至少

部分立足於《海錄碎事》之上。其編者潘自牧（字牧之，慶元二年（1196）

進士）將《海錄碎事》中附於「逆旅」的「思歸」獨立為「懷鄉」；「行役」

也成為獨立類別；原本隨「離別」而起的「相思」亦各自成類──「別離」

和「思想」。旅行活動的程序和面向也被區劃得更為細密。若將之以狀態、

活動發生的先後時序排列，那麼「祖餞→別離→行役→間阻 / 合并（在此意

指邂逅）→宴會→還舍」，正可串連出比較繁複且富含旅行文化意涵、舉動

的「旅行」流程。若自型態而言，一般以「遊覽」含括的遊賞觀覽被區分為

「宴會」、「遊賞」、「乘時而樂」；寬泛一些的話，還能再將較為靜態的

「閒適」算上。而因著「旅行」掀起的人情波瀾，除了上述的「思想」、「懷

鄉」，尚有「期約」。潘自牧將這些帶有移動元素的類別都安排於同一個部

門──「生理部」之下，且彼此相鄰接。
24
透過以上的剖析，則一條牽繫於旅

行活動之間，原本隱形的人際距離之線遂隱約顯現。

不僅「生理部」這部分的內容與移動關聯，往回翻閱，「敘述部」下，

「失所依託」、「飄蕩」、「寄寓」、「孤寒」幾項也都或多或少地與旅行

的處境牽連。
25
但是貫串這些類別的樞軸卻非旅行這種舉動，而是「人」──

個人的人生處境（如：被讒、被禍）、面對事物的反應（如：自愧、自責）。

「敘述部」以個人處境為出發點，因此，「孤寒」既收錄《詩經》的「獨行

踽踽」，又錄有孟浩然（字浩然，689-740）「鄉曲無知己，朝端乏親故。伊

誰為揚雄，一薦甘泉賦」。
26
即使有「行」之意，然「踽踽」本意為無所親，

至於孟浩然喟嘆的則是「無知己」、「乏親故」的「孤寒」，故顯然人之

「孤」才是此一類別設立的主要用意所在。

由是可想，儘管「飄蕩」和「寄寓」確實筆筆資料皆出於旅行飄泊；潘

自牧在「敘述部」中列出這些類別，心思卻不在旅行這件事上，而是人之各

24 《記纂淵海》（宋刻本），卷 172-175〈生理部〉。《海錄碎事》，卷 9 下〈聖賢人事部

下〉，頁 434-452。

25 《記纂淵海‧敘述部》（宋刻本），卷 141、142、145。

26 潘自牧，《記纂淵海‧敘述部》（宋刻本），〈孤寒〉，卷 142，頁 1下-2上。孟浩然詩

出〈田家作〉：「弊廬隔塵喧，惟先養恬素。卜鄰勞三逕，植果盈千樹。 余任推遷，三

十猶未遇。書枕時將 ，丘園日空暮。晨興自多 ，晝坐常寡悟。 天羡鴻鵠，爭食羞雞

鶩。望斷金馬門，勞歌採樵路。鄉曲無知己，朝端乏親故。誰能為楊〔揚〕雄，一薦甘泉

賦。」唐‧孟浩然，《孟浩然集》（《四部叢刊》初編本），卷 1，頁 14下-1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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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無法定著」的情態或緣由。這正是它們與「生理部」那些旅行專類本質

上的差異所在。同時也可以看到，當人的旅程無法以人際互動的情狀、層次

搭配衡量，「行旅」的氣息就被「無著」的狀態掩蓋過去了。再由反向思考，

除了「生理部」可見專有旅行的類別，「不定著」也在潘自牧考慮人生種種

處境時，被視為宋人人生的一種成分而被納入，這其實亦映照出潘自牧或了

然於胸、或不知不覺，接收到了當時社會變動不定感的波動。

子目類別細膩之外，《記纂淵海》另一點值得注意的地方，是移動活動

「所屬」的上層分類。大多數類書都將「行旅」、「遊覽」等旅行專類列屬

於「人事」部門。《記纂淵海》雖然亦有「人事部」，潘自牧卻將這些移動

關聯類目別置於「生理部」。
27
這個部類以「治家、第宅、園池、李氏園」起

始，隨後轉入帶有移動元素的上述諸類，在「乘時而樂」之後，又趨於安頓─

─「安逸、書問、酬答、玩好、藏書、服飾、食品」。
28
從「生理」之名以及

部下子目類別大致可以理解，潘自牧是以「實質生活」的概念統攝這些項目。

逆言之，這些項目被潘自牧視為組成「日常生活」的成分。並且，對照「人

道」、「人情」、「人事」、「 述」幾部，抽象指涉人的處境、狀態、情

感，「生理部」的「生活」可謂相當具體落實。這樣的布置方式不但說明了

「移動」—「旅行」在潘自牧所身處、所認識的世界的位置，甚至還可看到，

含有移動元素的類別在「生理部」佔去的比例已居其半。

《記纂淵海》傳至明萬曆年間，已是「南北無完書」，甚且有「剝落太

甚」的情況。（萬曆胡維新序，四庫本）如此的殘本，後來經過王嘉賓（字

國光，嘉靖四十一年（1562）進士）等人的采輯補遺，於萬曆年間再刊，成

為日後《四庫全書》主要依據的版本。四庫館臣也充分意識到經過萬曆時的

一番整頓，雖然內容較為整齊，實際上面貌已非當年。
29
比對宋刻本與萬曆

本、四庫本，確實會發現二者有所出入。有趣的是，主要的差別並非搜羅的

文辭，而是在於部類的安排。上文討論到的「生理部」下旅行專類，萬曆本、

27 然而由人事部下「壽考」、「夭折」、「康樂」、「疾病」、「波瀾」、「僥倖」……等

子目看來，這個部門意在歸納人生經歷的各個生命關卡。《記纂淵海》（宋刻本），卷

122、124、135〈人事部〉。

28 《記纂淵海》（宋刻本），卷 171-175〈生理部〉。

29 潘自牧，《記纂淵海》（《文淵閣四庫全書》），〈胡維新序〉、〈陳文燧序〉、〈提

要〉。胡、陳二人序即萬曆刊本序文，作於萬曆七年（1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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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本皆列屬於「襟懷部」。但「生理部」又不全同於「襟懷部」。三個版

本旅行分類差異，簡單整理如下：
30

宋 明、清

生理部

（卷 171-175）

治家

宅第

園池

李氏園

閒適

間阻

思想

期約

懷鄉

別離

行役

還舍

合并

饋遺

祖餞

宴會

遊賞

乘時而樂

安逸

書問

酬答

玩好

藏書

服飾

食品

酒醴

生辰

襟懷部

（卷 83）

閑適
（清本作閒）

間阻

思想

期約

懷鄉

別離

行役

還舍

合并

饋遺

祖餞

宴會

遊賞

乘時而樂

安逸

書問

酬答

玩好

藏書

服飾

食品

酒醴
（清本作醲）

生辰

民業部

（卷 84）

治家

屋舍

園池

農

圃

蠶

樵

牧

漁

（ 獵）

工

商賈

萬曆本將宋本「生理」一部的內容分別列入「襟懷」、「民業」二部，顯然

意欲區別生活中不同成分的性質。透過部名及子目類別來理解，「襟懷部」

看來突顯了生活中個人的、自身的部分。雖然組成因子相同，卻由於歸屬部

類名稱不同，呈現不同的理解脈絡。於是，旅行專類在王嘉賓手中被重塑得

個人性較強；異於當初潘自牧所安排，構成整體日常生活一部分的秩序位置。

由《記纂淵海》窺見的這一小片宋明間的差異，隱約暗示宋到明這段期

間人們理解旅行的走向的確有所變化。就子目的項目所見，潘自牧所擇定的

這些項目，細膩地鋪陳出旅行的過程，且以移動所引起的人際變化為其軸心。

如此組構成的「移動」成分，對於宋人來說，是被視為「生理」的一部分，

30 標識為楷體的類別為本文所謂旅行專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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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於實質生活中而帶有理所當然的意味。至明人重整此書，以「襟懷」重

新詮釋統攝這些旅行類別的上層概念。這個部名的擇用，使得上述的「個人

性」之外，還愈發突顯了這些子目偏向內心思緒層面的意象。所以，對於「移

動」帶起的情緒變化，明代文人顯得較宋代文人來得更有意識。

潘自牧細膩的分類遭《四庫全書提要》批評為「未免瑣碎」。但在今日

看來，這與其他類書大相逕庭的分類法則以及類別的用字遣詞，正是《記纂

淵海》的重要特點。除了此前談到的「生理」、「人事」、「敘述」諸部，

這幾部左近尚有如「人己部」、「接物部」者，皆與人際互動相關聯。細想

細看，這些部門之間未必存在著一道道壁壘分明的界線，潘自牧卻依然致力

於將它們一一區別。這位類書作者內心社會圖象的錯縱複雜，由此可見一斑。

在此，不打算繼續深究《記纂淵海》全書的分類架構。
31
而即使僅就旅行相關

類別及前後位置安排所見，《記纂淵海》新穎的上層分類與相當精緻的細目，

已透露其背後實存有極為曲折幽深的心態，必有待讀者費心斟酌和體會，方

能自表面上混雜庸碌的日常生活內容中，將之透析檢出。

宋代類書中旅行活動所屬的類別及其左鄰右舍們的項目與位置，其實暗

示著，宋人整理生活中旅行活動的主要依據是人際互動和情緒變化。這種邏

輯與現今不盡相同，今人為旅行分門別類之時，通常依目的為之。舉個例，

維基百科中文版即將現代旅遊活動依其出行目的分成「休假旅遊」、「生態

旅遊」、「畢業旅遊」、「蜜月旅遊」、「保健旅遊」、「會議旅遊」、「商

務旅遊」、「宗教旅遊」、「科學考察旅遊」、「互助遊（交換旅遊）」等

十個種類。
32
而當宋人將目光專注於旅行活動時，其歸類的依據則是旅行過程

中行為本身的變化，以及蘊含於此般行為之中的情感波動。換言之，這也是

宋人理解旅行的主軸。從這樣的差別，我們可以感受到，關於「旅行」，宋

人真正在意的是什麼？是聚散離合的人事滄桑，是相思歡聚的澎湃心情，也

是奔波艱難的旅程經過，這些都體現於類書旅行專類內容的選取及其標目的

思謀和設定。

31 張圍東《宋代類書之研究》所列《記纂淵海》的各部名稱、次序和卷數與我所見十分不同，

但根據註釋，他採用的亦是《文淵閣四庫全書》。見氏著，該書第八章〈宋代類書〉，頁

106-107。

32 參見《維基百科》中文版網站，2009.3.16，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85%

E6%B8%B8。



406 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之意象、實踐與社會的生產

被現代人視為旅行首要處理事宜的交通、住宿等硬體設備，通常不見於

宋代類書旅行相關專類的內容，而是被排入聚落建物或政府設施等相關類

別。
33
這與現今旅行資訊特別重視硬體設施和物質享用的介紹說明大不相同。

兩者的差異，呈現出不同時代對旅行活動敏感的部分有別。或許我們可以如

此說明這差別的由來：參商兩隔的移動、黯然銷魂的離愁、車殆馬煩的行程，

都已因著現今的文明成就而於人的旅行經驗中退居其次；然而對於千年前的

宋人來說，這些卻都是蘊生於他們的生活經驗之中，感知深刻、無法釋懷的

移動經驗。

四、宦途與日常──由「旅行」看類書的成書脈絡

大體而言，自唐《藝文類聚》以降，類書中與旅行活動相關的分類，主

要還是繼承《文選》，即以各種緣由的離家遠行和單純休閒的遊覽觀賞作為

旅行活動兩大型態。《文選》使用的「行旅」和「遊覽」仍是指涉旅行活動

的主要措詞。

然而，《太平御覽》這部宋初的重要官修類書卻沒有「行旅」、「遊覽」

的類別。與旅行相關的記事，分散在「居處部」、「兵部」、「人事部」、

「刑法部」、「奉使部」，分別提到旅行硬體（官方建設的住宿和交通設

施）、軍旅、人體移動的能力（徐行為「步」、低頭疾行曰「趨」……等）

和外交出使。
34
此書由李昉（字明遠，925-994，後漢乾祐間（948-950）進

士）奉敕修編，書名加上「御覽」二字，表明這套書的預設讀者是君臨天下

的皇帝。據南宋蜀刻本卷首所載，宋太宗閱讀前代類書時，感到「門目紛雜，

失其倫次」，故下詔修訂，編成此書。
35
所以《太平御覽》的編修原意和閱讀

設定都與宋太宗有直接而緊密的關聯。

33 遍覽這幾部本文主要討論的宋代類書，僅《白孔六帖》、《書 指南》（《文淵閣四庫全

書》）將「逆旅」與「行旅」歸為同部。後來到了清康熙《御定淵鑑類函》（《文淵閣四

庫全書》）才又見將「行旅」和「逆旅」並置，且以「逆旅」搜羅安排古代關於旅店的記

載故事。這種排列方式也許受到《白孔六帖》影響。

34 李昉等奉敕編，《太平御覽》（《國學基本叢書》影日本帝室圖書寮京都東福寺東京岩崎

氏靜嘉堂文庫藏宋刊本，臺北：新興書局，1959），〈覽目〉。

35 《太平御覽》，〈引〉。據李樂民，新興書局影本即川蜀宋本。李樂民，〈李昉的類書編

纂及其成就〉，《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2.5(2002.9): 11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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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應該也屬於宋代的《新編翰苑新書》，
36
同樣未列「行旅」、「遊

覽」。此書有「前集」、「後集」、「續集」、「別集」四部，雖為類書，

以如今的眼光看來，分類卻稱不上井然，反而頗顯零亂。「後集」與「續集」

有些相似的重複類別，以本文關心的旅行來說，後集有「乞外任」，續集卻

又出現「外任」和「外除」。「前集」和「後集」是典故與歷代事實的彙編，

「續集」則只成篇收錄相關主題的文章。紛雜、重複、層疊，暗示《新編翰

苑新書》極可能歷經多人之手才成此規模，以致於全書未能有一貫的核心邏

輯。

不過，仔細斟酌的話，仍可看出書中收羅的主題全都能含蓋仕宦官僚生

涯必須面臨的種種場景、境遇，以及與之相對應的實用文類。在目錄之處，

書名也稱做《新編簪纓必用翰苑新書》，可是無法確知是宋代即有，或是明

人所加。但無論如何，都可以想見，《翰苑新書》的編者和讀者必定與這種

生活情境有直接關聯，才有編輯和閱讀、查閱的需求。「翰苑」作為書名，

投射出讀者的身影，可能是甫踏入或已踏入仕途的官員們。同時由於內容幾

乎不涉及地方業務、或者宦遊旅途所需資源（如：館驛、道途）、情緒，則

不免引人揣想，該書設定的讀者群或許較偏向中央官員。「『新』書」、

「『新』編」這樣的措詞，也表示「『舊』版」的存在，和與時俱進、不斷

更「新」的舉動。因此《新編翰苑新書》或許是這類官員的仕宦生活指南，

隨著官員之間的流傳、使用而漸次擴充篇幅，大家一邊使用一邊添補自己認

為的不足之處，遂累積成前、後、續、別四集。
37
如此一來，分類的理念當然

無法整齊劃一，待歷代故事搜羅完畢後，自然就開始進一步收集各類範文，

以增加書寫各式應酬文、公文書的便利性。

36 宋‧不著撰人，《新編翰苑新書》（《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明抄本，北京：書目

文獻出版社，1988）。這個版本前有萬曆十九年（1591）陳文燭序及崇禎十三年（1640）

岳凌霄序。稱是書是「宋人書」，且內文以「皇朝」稱宋。據《翰苑新書》（《文淵閣四

庫全書》）〈提要〉，這個版本也是《文淵閣四庫全書》的依據。明抄本與《四庫全書》

的編目基本上也是一致的。

37 思索《新編翰苑新書》的成書脈絡時，不妨加入宋元官箴書的思索向度。但是我沒有將《翰

苑新書》與目前所謂的官箴書劃歸為同一類型的意思。因為《翰苑新書》無論體例和內容

都與李元弼《作邑自箴》（《四部叢刊》續編本）、不著撰人《州縣提綱》（《文淵閣四

庫全書》本）等書有明顯差異，其中既沒有地方行政實務的操作法則，也不直接提點、要

求官員的為官態度和生活。說起來，毋寧是更全面的中央官員生活萬用手冊，並不侷限在

公務判決和應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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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前代類書的情形，唐玄宗（712-755在位）時代敕編的《初學記》，

亦未見「行旅」、「遊覽」的分類，僅編「離別」。
38
《初學記》何以沒有

「行旅」、「遊覽」等著重於旅行活動的分類，不妨先由虞世南（字伯施，

558-638）的《北堂書鈔》說起。
39
《北堂書鈔》與《初學記》同樣不見「行

旅」、「遊覽」的類別，但這不代表整部書中全無涉及旅行的類目。其中帝

王部的「巡行」、「微行」；后妃部的「遊幸」；政術部的「奉使」；刑法

部的「流刑」，這幾項論起來都與人的「移動」相關。虞世南選擇這些人的

行為、活動，作為編輯此書的分類邏輯，顯示對他而言，這些人、事都具有

一定的「重要性」。據說，「北堂」是隋代秘書省的後堂，《北堂書鈔》是

虞世南任隋秘書郎所輯錄的書文。
40

將《初學記》置入這個類型來理解，也比較能解釋它何以有「離別」而

無「行旅」、「遊覽」的分類。《初學記》做為皇子的教育用書，在人事方

面，被期許提供的知識，乃是人良好的品行（聖賢忠孝）、正面的人際關係

（師友）、人生樣態（富貴貧離別）、外貌體態（美醜長短）。
41
「離別」的

加入，顯示徐堅（字元固，659-729）等人規畫《初學記》時，實已無法無視

於人生的離合聚散。那是身為一個人面對當世社會、天下必備的基礎認識。

這些擇取與刪削反襯出，「行旅」、「遊覽」之詞的意義，所指向的乃是一

般性的移動活動。

除了為人應該具備的基本常識（道路、舟、車）之外，強烈明確的政治

意涵，或某些政治人的特定舉動（如：帝王的「巡行」），更突顯了《初學

記》這部類書的針對性──「非常人」的皇子啟蒙教材。關於旅行，皇子必

須了解的是「巡狩」、「封禪」這類與通天命、掌天下有關的旅行型態。從

皇室的知識結構來說，「巡狩」、「奉使」這些舉止本屬於「禮」、「治」

的一環，故不是由「旅行」的視角看待、理解。

唐代的《北堂書鈔》、《初學記》，宋代的《太平御覽》、《新編翰苑

38 唐‧徐堅，《初學記》（《文淵閣四庫全書》），〈目錄〉。

39 《北堂書鈔》（《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過明代陳禹謨刪補，因此雜入了五代十國之事。

雖然有此顧慮，「四庫提要」還是認為：「類要大略出於原書，殊未易得。」我的討論主

要利用類別目次，藉現存版本觀察隋唐之際的分類邏輯，推斷應該仍可維持一定的可信度。

40 《北堂書鈔》，〈提要〉。

41 《初學記》，〈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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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書中載錄的旅行相關動作皆未聚攏成專門類別，而是各自歸屬於帝

王、后妃、官員、罪犯等不同身分的旅人其生活脈絡之中。這展現了帝王和

士大夫官員以政治為主要向度的世界觀。從這樣的編輯情境以及書名選用，

不難想像：這些類書的世界，是由社會頂層向下俯瞰，以政治、統治脈絡為

主要關懷組構而成，故編者們為世界製作的剖面圖自然也就由此著手。
42
正如

南宋寧宗（1195-1224在位）慶元五年（1199），推動《太平御覽》重刊的蒲

叔獻所寫：《太平御覽》是「備天地萬物之理、政教法度之原、理亂廢興之

由、道德性命之奧」之書。
43
這樣的形容說明書中類目安排的核心原理和概念

何在，不僅適用於《太平御覽》，也是這類政治脈絡類書的寫照，且映現宋

人對這一型態類書的理解。如此一來，則旅行類目何以於此間皆四下散布的

緣由便隨之明朗。

下至明代，唐順之（字應德，1507-1560，明世宗嘉靖八年（1529）會試

第一）的《稗編》、章潢（字本清，1527-1608）的《圖書編》看起來也是以

官場生活知識為編輯取向的類書，亦未列出與旅行活動有關的專門分類。筆

者並不準備在此探討同類型類書彼此間的傳承關係，可是這類配合政治、官

宦需求編成的類書，要不是幾不見人的移動痕跡，要不就將其繫於不同的場

景之下。「移動」本身未曾得到獨立關注，是這幾部類書共同的特色。這種

情況跨越唐到明，因此問題關鍵便不在「時代」，可能在於對該類書籍的編

輯者、使用者來說，對純粹的「旅行」投注關心並非必要。旅行必須置於政

治生涯的脈絡中方具意義，也才能在該位編者所理解──乃至組構的世界中

覓得容身之處。
44

42 《初學記》，卷 13〈禮部〉，頁 23上-32下。

43 《太平御覽》，〈蒲叔獻序〉。蒲叔獻時為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兼提舉學事。這篇序文之後

緊接著〈李廷允跋〉，文中也略述了這次重刊的始末。文末李廷允署名的頭銜為「迪功郎

前閬州閬中縣尉」。

44 王正華在討論晚明日用類書時也曾談到類書本身含帶的「社會區隔」性，並留意到不同類

書可能設定不同的讀者，而類書的取材內容則可能投射出讀者群的人際活動與其時的社會

潮流。王正華，〈生活、知識與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與其書畫門〉，《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1(2003.9): 1-85。然而，何以明清時商旅進行旅程時有各式

專用路程書可用，士大夫對於休閒性質的旅遊活動亦多所記述，卻不見士人官員對於宦遊

實用資訊有任何需求或關注，令人心生疑竇。他們是否借用商旅路程書，目前尚不得而知。

明清商人旅行用書參見 Timothy Brook,“Summer: The Last Century,”in Brook, The con-

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臺 北：南 天 書 局，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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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類書議題的學術討論中，本文討論的幾部宋代類書都不若元本《事林

廣記》以降所謂的「日用類書」那麼受到矚目。甚至被認為不具備「日用」

的性質。
45
既有的研究成果中，科舉考試和士人養成是宋代（南宋）類書目前

被觀察的主要角度。
46
而當學者企圖建立所謂「日用類書」的知識譜系時，這

樣的觀察視角呈現的情況便被用以說明所謂宋代類書的「非日常性」。

然而，稍加仔細區別，其實可以看出宋代類書存在幾種不同的書寫脈絡。

《八面鋒》、《 書會元截江網》、《古今源流至論》等做為科舉考試程文

範本而編纂的書籍是其中一種書寫脈絡。而如《群書考索》、《玉海》雖非

採範文樣式，卻彙集諸學精要；或者像《東萊先生分門詩律武庫》的寫作工

具書，也顯現有助於習舉業、養成社會菁英的出版目的。
47
至於《新編翰苑新

書》這類仕宦取向的類書，則是通過科考後因應另一階段公務生涯需要而編

寫的類書。可注意的是，這幾種書寫脈絡下誕生的類書都缺乏（自成脈絡的）

旅行類叢。
48
至於前文所討論的幾部編排了旅行專類的類書，其內容知識，在

pp. 173-190。明清士大夫的旅遊活動論述分見巫仁恕，〈晚明的旅遊活動與消費文化──

以江南為討論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1(2003.9): 87-143；〈清代士

大夫的旅遊活動與論述──以江南為討論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0

(2005.12): 235-285。

45 吳蕙芳，〈「日用」與「類書」的結合──從《事林廣記》到《萬事不求人》〉，《輔仁

歷史學報》16(2005.7): 85-124，可以為例，此文企圖建立《事林廣記》到《萬事不求人》

類書知識體系的系譜，以「日用」為判斷指標。明清日用類書的研究目前已累積一定成果，

大木康，《明末江南 出版文化》（東京：研文出版，2004）可為代表。

46 Hilde de Weerdt,“Aspects of Song Intellectual Life: A Preliminary Inquiry into Some

Southern Encyclopedias”; Peter K. Bol,“Intellectual Culture in Wuzhou ca. 1200: Fin-

ding a Place for Pan Zimu and the Complete Source for Composition”; 劉祥光，〈印刷

與考試：宋代考試用參考書初探〉。

47 宋‧不著撰人，《八面鋒》（《文淵閣四庫全書》），〈提要〉；宋‧不著撰人，《 書

會元截江網》（《文淵閣四庫全書》），〈提要〉；宋‧林駉，《古今源流至論》（《文

淵閣四庫全書》），〈提要〉。宋‧章如愚，《群書考索》（《文淵閣四庫全書》）；宋

‧王應麟，《玉海》（《文淵閣四庫全書》）。宋‧呂祖謙輯，《東萊先生分門詩律武庫》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北京圖書館藏清影宋鈔本，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5）。

48 也看得到例外。提名為蘇易簡（字太簡，958-997，太宗太平興國五年（980）進士）所著

的《文選雙字類要》（《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上海圖書館藏宋淳熙八年(1181)池陽郡齋

刻紹熙三年(1176)重修本，臺南：莊嚴文化，1995）被〈提要〉認為是「科舉之徒」所輯，

假托蘇易簡之名以行。〈提要〉又據陸游《老學菴筆記》宋初崇尚《文選》的說法，以為

此書的編著與此有關。語出宋‧陸游著，李劍雄、劉德權點校，《老學菴筆記》（《唐宋



吳雅婷∕萬卷書與萬里路──宋代類書呈現的「移動」語境 411

它們的讀者參與科舉活動的過程中，當然有所助益。不過，透過「旅行」分

類位置的各方面考察，仍然可以嗅出類書之間異質的氣息。

編撰者不明的《錦繡萬花谷》，作者撰寫的書序稱自己是在「 益困，

無以自娛，復留意於科舉之外」的情況下，始於閱覽之餘，綴輯此書。這位

看來蕭條落寞的作者，自己也無法肯定這樣的工作是否有益於國家、功名，

但對他而言，「雕繪萬物而吟詠性情，若取之懷袖中」，「此則不可一日缺

也」。
49
這位編者或許有幾分自謙，卻也表達了自身的處境及心境。這是一部

由私人閱讀活動發展而成的類書，助成科舉，並非作者預設的首要著書目的─

─甚至編者開始讀書時，也未預期他的閱讀將會成就一部類書。或許正因為

如此，是書的編輯緣起與作者心境都與平居生活較為親近。

另一部《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的作者背景稍微清晰一些。編者劉應

李為宋末元初之人，咸淳十年（1274）進士，曾任建陽主簿，入元不仕，與

熊禾、胡一桂講道授課於閩。
50
這部《翰墨全書》的序文正是熊禾（字去非，

1247-1312，度宗咸淳十年（1274）進士）所作。文中 及劉應李關注的本質

在於當世「文體」、「文風」，以「變俗歸雅，返澆從厚，去浮華，尚質實」

為期許。為了達成目的，《翰墨全書》蒐編的範圍「自冠婚以至喪祭，近自

人倫日用，遠而至于天地萬物」，所謂「凡可以寓之文者，莫不畢備」。
51

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 8，頁 100。這部書中即有「行旅門」，下

攝「行旅」、「別離」、「祖餞」、「思想」、「書信」、「經過」六類。但「仕宦門」

中也有幾類與旅行關係密切，如：「從役」、「奉使」、「思鄉」。

49 不著撰人，《錦繡萬花谷》（《文淵閣四庫全書》），〈序〉，頁 1下-2上。這位姓名未

傳世的作者自云：「 益困，無以自娛，復留意於科舉之外，凡古人文集、佛老異書，至

于百家傳記、醫技稗官、齊諧小說、荒錄怪志，聞必求，求必覽焉。久之，浩浩如也，乃

有敘。又附之以唐人及國家諸公之詩。自九華之歸編，粗成為三集，每集析為四十卷，

古今之事物，天下之可聞可見者，粲乎其有條矣。」此序作於淳熙十五年（1188）十月一

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有宋刻本影印，但此本部分內容係據明刻本補，「前集」

卷 9之前缺，所以也不見作者序文。（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50 宋‧劉應李，《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北京圖書館藏明初刻

本，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5）。清‧李清馥，〈主簿劉希泌先生應李〉，《閩中理學

淵源考》（《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6，頁 19 上。劉應李係屬「建陽劉氏家世學派」

（世住建陽之麻沙，號西族）。文中提及的「胡廷芳」應即胡一桂，字庭芳，1247-？，理

宗景定五年（1264）領鄉薦，不第退而講學。

51 這篇序文收入熊禾，《勿軒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翰墨全書序〉，卷 1，頁 7

上-8 下。序文成於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熊禾生平可參見《閩中理學淵源考》，

〈建 熊勿軒先生禾學派〉，卷 37，頁 1上-5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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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寓之文者」並非只是科舉詞章，劉應李更在意的，其實是熊禾於序中

強調的啟劄碑志等「平日交際應用之書」。因此著作這部類書時，劉應李預

設的讀者雖然是為文之人，但他的視線是置於平日 / 日常生活這道水平線上

的，特別是類書在士大夫日常生活中所能承擔的任務。

何以如此？也許可以從劉應李的生命經歷尋求解釋。劉應李與熊禾都有

宋遺民的色彩，他們與著名的宋遺民代表人物謝枋得（字君直，1226-1289，

理宗寶祐四年（1256）進士）亦有往來，入元後皆不仕。雖然未入仕途，卻

創建書院，一同講學至少超過十二年，看得出來屬於態度較為積極的宋元之

際士人。由此自然可以想見，劉應李這樣的人的確會留心、反省當世文人的

寫作風尚，並且能將矯世變俗的理想，付諸實際行動。另一方面，漢族士人

在元初確實被認為較缺乏仕宦發展空間。局勢這般，則士人或自願，或被動，

都必須調整生活重心；如此也容易促使士人們重新對焦所關注之點，甚至進

而重組他們腦海中的世界框架。這時候的類書著作正可說是當時歷史情境的

反應與反映。

這種類書編撰與現實環境的連結也具體反映在類書載錄的內容上。透過

排比南宋末年到明代初期書市一再翻刻、再版的《事林廣記》、《翰墨全

書》、《啟劄青錢》等類書各刻本，可以看出各本之間地理知識、禮儀典制

的變化。當蒙古帝國的版圖擴及南宋疆域，類書中的地理圖、誌也隨之獲得

更新，且與華北金疆域的記載整合。同時隨著與高麗、日本的交流，做為知

識載體的類書和地圖皆混融衍生出更複雜的版本。
52
宋元政權的遞嬗，確實牽

動時人對知識的載錄──對世界的認識。類書的內容顯得與時俱進，呈現相

當的時效性，也能夠反映當代社會的局勢、潮流。

52 宮紀子有一系列研究，比對了《事林廣記》、《翰墨全書》、《事文類聚》、《啟劄青

錢》等類書相當多個流布海內外的各刻本和古地圖。宮紀子，《 時代 出版 文

化》（名古屋：名古屋大 出版 ，2006），第9章〈《混一疆理 代 都之 》 道─

─14世紀四明地方 「知」 行方〉，頁 487-651；《 帝 生 世界 》（東

京：日本 新聞出版社，2007.6），第 3 章〈「中華」 伝統 新 世界像〉，頁

131-216；〈叡山文庫所 《事林 記》 本 〉，《史林》91.3（2008.5），頁

1-41；〈對馬宗家舊 元刊本《事林廣記》 〉，《東洋史研究》67.1

（2008.6），頁 35-67。此外，亦有其他日本學者試圖循版本的時間脈絡這條線建構出《事

林廣記》跨越政治遞嬗的知識演變系譜。森田憲司，〈王朝交替 出版──和刻本事林

記 見 支配下中 出版〉，《奈良史 》20(2002): 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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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繡萬花谷》的成書時代（南宋孝宗，1163-1189在位）也許尚未受到

那麼重大的局勢變化牽引，但仍不宜忽視作者那種「復留意於科舉之外」的

視線。類書的成書，未必皆起步即以科考的市場為設定目標。編輯的出發點

往往與文人的閱讀習慣關係密切。幾部類書的作者都強調，自己嗜於讀書。

《海錄碎事》的作者葉廷珪便在自序中敘述自己多年來的閱讀習慣與《海錄

碎事》成書的關係：

始予為兒童時，知嗜書。……蓋四十餘年，見書益多，未嘗一日手釋卷

帙。食以飴口，怠以為枕，雖老而不衰。每聞士大夫家有異書無不借，借

無不讀，讀無不終篇而後止。嘗恨無貲，不能盡得寫，間作數十大冊，擇

其可用者手抄之，名曰《海錄》。……每讀文字，見可錄者，信手錄之，

未嘗有倫次。閱歲既久，所編猥蘩，檢閱非易，嘗以為病。……53

雖然飴口、為枕的描述未免過於誇張，不過看得出來讀書是整件事的開端，

讀書而錄書則是發展。札記累積到一定份量後，為了回頭閱讀之便才開始整

理編目。並不是先定下架構完整的標目，再尋找相關內容填充。這麼一來，

與其議論一部類書的格局是否完善，篇幅是否整齊，那些或許失之於零落無

次的類目，其實更能提醒我們，編者閱讀的目光曾落向何方，何者受到留意，

且被刻意記下。至於編者定下的類目，則又代表著統整起這些輯錄內容的是

什麼樣的概念。

作者的自白或者序文的闡明，以及這些類書中旅行專類的存在及其內涵，

可以讓我們窺知，宋代類書的書寫脈絡實有其科舉技巧之外的另一面。部分

類書可以溯到自「閱讀」開始邁向誕生的過程──見書→閱讀→選擇內容→

53 《海錄碎事》，〈葉廷珪序〉（紹興十九年（1149）序）。餘如潘自牧《記纂淵海》

〈序〉、元‧高恥傳《群書 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北京圖書館藏元至正七年明

修補本，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5）〈序〉（元至正七年（1347）序）都有類似的宣

稱。高恥傳的序文中提到，他的錄書「乙亥、壬午兩遭 攸之厄」。乙亥、壬午分別為南

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和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另外，有趣的一點是，儘管葉廷

珪在自序提及這些抄錄的章句可為文章益助，但這番用意並非他敘述書如何成之的重點。

然而，在傅自得（字安道，1116-1183，以蔭 福建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同一年為《海

錄碎事》所作的序，卻相當強調此書對於作詩的用處。葉廷珪的每日手不釋卷，也變成「遊

宦四十餘年，未嘗一日不作詩」（《海錄碎事》，〈傅自得序〉）。《閩中理學淵源考》，

〈郡守葉嗣忠先生廷珪學派〉，〈郡守葉翠巖先生廷珪〉（卷 14，頁 13上）描述葉、傅

二人交誼：「在泉中與傅自得一見如平生，會即談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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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錄→整理編排→定目→成書→被查閱，其間牽涉的動作、往來、流通，展

演著一部書本背後錯綜的脈絡與支持的世界。雖然目前所見的寫作者與知識

流通的方向都仍然與士人生活關係密切，但類書存在的情境，其實要比僅見

書中集錄的知識學問來得更接近日常生活。由此也掩映著宋人日常生活與旅

行的關係。想來對於它們的作者與讀者而言，旅行是在日常生活脈絡中比較

容易被意識並值得關切的活動。

而若從本文關注的「旅行」延伸展望，那些編目中包含「行旅」等專類

又結構龐雜的類書，甚或像《書 指南》這樣直指信啟文書寫作的工具書，

都可以見到編者欲構築大眾生活全景的企圖，或是想要符合大眾生活某一需

求的努力。無論是明清史學者還是法國史學者，他們對於書籍文化的研究，

都曾深入斟酌書物與讀者活動間的關係。
54
以我自己對宋代類書的感知來說，

如此的思考向度也更能立體地呈現書本在其時社會中的位置。從類書的編著

活動可以看到原本身為讀者的編者，挺身為舊文本重塑閱讀脈絡，其所生產

的（混雜著舊成分的）新文本又再被釋放至有各種可能的閱讀空間中。雖然

書的讀者無論如何不可能是社會全體，但亦無法否認，這些身為社會成員的

群眾，其生活確與書本間存在著互動。甚至，即使讀者與作者都身處同一階

層或群體，讀者卻永遠不可能完全等同於作者，作者所設定的書寫標的也無

法絕然限定讀者的擴散方向、讀者對讀物的利用，與讀物產生的影響力。

回到宋帝國的時代。當時許多人獲取知識、訊息的管道恐怕不似今日，

相當比例是依靠讀取文字而來，「道聽塗說」式的間接閱讀，對於當時人累

積知識、常識具有的正面意義，須得一併考慮。
55
其實，即使科技發展到今

54 王正華，〈生活、知識與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與其書畫門〉，頁 1-85。法

國出版文化史已經累積豐富的成果，在此舉兩位重要學者 Roger Chartier和 Robert Darn-

ton的著作為例，其餘不繁複贅述。Roger Chartier, translated by Lydia G. Cocharne, The

Order of Books: Reader, Authors, and Libraries in Europe between the Four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Polity Press, 1994). Robert Darnton, The Business of Enlightment: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édie 1775-1800 (Belknap Press of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

bridge, Mass. and London, 1979).

55 關於「言談」在宋人訊息網絡中扮演的角色，我在博士論文討論宋代旅行書寫時略有論之，

尚值得繼續深究。參見吳雅婷，「移動的風貌：宋代旅行活動的社會文化內涵」，第五章

「掃千里於咫尺，寫萬趣於指下──宋人的旅行書寫」（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

文，2007.7），頁 318-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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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我們不也都習慣從視聽媒體、虛擬世界，以非文字閱讀的方式，接收各

種訊息？何況，讀書並不見得需要將全書讀懂貫通，有時僅明白其中一部分，

或是找到自己一時需要的內容，也都可以算得上有效的閱讀。

因此，書籍入讀者手眼後，文本實具有不可掌控的開放性與流動性。文

本與作者心思在閱讀之間如何互動，閱讀過後讀者如何將書中訊息置放於自

身知識樹的哪個位置，或者如何擷取書中訊息運用於生活上的哪種情狀，全

由讀者一手掌握。類書因為兼備內容廣泛與易於檢索的特質，或許也有可能

在平時生活遇上疑難或好奇時，用以查閱參考。即使將類書視為士人學習的

速成讀物，類書的架構和內容在閱讀後，都仍有機會潛移成士人或是一般讀

者知識、常識結構的一部分。我想，這種閱讀活動對生活與認知產生的效應

在此應該被考慮。

況且，類書作者本出身於宋代社會，他們架構出來的智識秩序，自當投

射出當時社會觀念的影子。宋初幾部大型類書、叢書雖然由皇帝主導編修，

宋代類書的編者也一定是文士之流的人物，卻不必然是名振天下的大文豪、

大政治家。如《錦繡萬花谷》佚失了編撰者之名；編纂了《記纂淵海》的潘

自牧，如今所知，僅止於慶元二年（1196）進士，曾官龍游（今浙江龍游）

令。因此若考慮這類宋代基層社會文人相對於前代的增加幅度，以及他們對

基層社會日常生活的滲透力度，還有宋代出版、販書業的發展程度，
56
乃至無

法掌握其身分地位的書本讀者；則我們對於宋代類書當時流通（或購或贈）、

閱讀（或親讀或聽聞）的流布程度，都應更靈活地神入（empathy）當時的社

會情境加以評估。事實上，從文人士大夫的角度來看，依其生活脈絡構成的

類書豈非正是他們的「『日用』類書」。
57
宋代類書之異於明清類書，以及屬

56 井上進，《中 出版文化史──書物 世界 知 風景》（名古屋：名古屋大 出版 ，

2002.1），第七章〈印本時代 幕開 〉、第八章〈士大夫 出版〉、第九章〈民間 「業

者」 〉，頁 106-158。吳啟壽，〈南宋臨安陳氏書籍舖考略〉，《圖書館研究與工作》

1982.2: 65-67。張秀民，〈南宋刻書地域考〉，收入氏著《張秀民印刷史論文集》（北京：

印刷工業出版社，1988），頁 84-95。李致忠，〈宋代刻書述略〉，收入程煥文編，《中

國圖書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頁 196-223。周彥文，〈宋代坊肆刻書與詩

文集傳播的關係〉，《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28.1(1995.6): 67-77。徐鴻軍、唐燮軍，〈略

論南宋浙東刻書業的地域特徵及其類型〉，《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7.6(2004.11):

59-63。

57 宮紀子對蒙元類書的討論，亦認為即使是《事林廣記》這類所謂日用類書，其讀者仍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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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宋代本身的日常性質，或許須由此理解，則類書旅行分類在整體生活脈絡

中之意義也才能愈為活潑顯明。

當然，這些狀況在宋人的知識取得程序中究竟如何操作，還需要更多相

關議題的研究。不過，我相信這些因素在其間確曾運作出具體的意義。如果

我們在考察宋代類書的讀者、使用者及其閱讀、使用脈絡時，能夠不將眼光

侷限於單純的仕宦場景，也許更有機會察知宋代潛藏於社會骨架間隙的活絡，

能夠知覺的社會氣氛當也更為立體、多面。至少就宋代類書旅行專類的分析

所見，書寫、旅行在類書中的交集方式已經提醒了我們，宋人所面臨的可能

是普遍經驗的衝擊與感受。

五、宋人「移動」語彙的指涉

前文的討論首先釐清類書中與移動相關類別的理路，其次以與「旅行」

有關專類的向度切入，藉以追問類書成書的社會情境。對照各時代的知識分

類標目，可以知道宋代之前便開始使用的「行旅」和「遊覽」二詞是傳統中

國指稱旅行活動的主要詞彙。但是檢閱宋人的文字時，則會知覺到若僅以這

兩個語詞含蓋宋人對移動活動的說法，顯然過於單薄、簡化。故本文第三個

討論子題希望回到語彙本身，解明它們被宋人使用的情境及隱含的行為意涵。

以下即由類書出發，除了關注最經典的「行旅」和「遊覽」這兩個詞語，也

嘗試旁及文獻中其他引人關注的移動關聯語彙。

（一）行旅

透過歸類時用以指稱旅行活動的措詞，可以發現「行旅」無疑仍是宋人

指稱移動活動時最被認可的語彙。
58
這個詞通常含括民眾任何樣態的旅行，但

士人階層。但是，自銷售、消費的角度，卻可見大部頭的類書依各種目的或資訊更新抽印

分售。宮紀子以日本出版界盛行的「週刊百科誌」型態比擬。這樣的情況其實也間接向我

們提示，類書的利用在（文人）讀者的日常生活中實佔有一席之地。見氏著《 時

代 出版 文化》第9章〈《混一疆理 代 都之 》 道──14世紀四明地方 「知」

行方〉，頁 562-564。

58 甚至十世紀成書的日本詩文總集《和漢朗詠集》都有「行旅」類一席之地。藤原公任著，

川口久雄校注，《和漢朗詠集》（東京：岩波書店，1965），「行旅」，頁 214-215。唐

宋時代日本類書與中國類書在知識史與旅行史的交錯聯結，又是一條複雜的演化旁支。初

步可參見遠藤光正，《類書 伝 明文抄 究：軍記物語 影響》（長野：

書房，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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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是一定距離和時間以上的旅程。《白孔六帖》的「行旅」標題，連帶寫

著「遠行附」，但內容並未明確區別行旅和遠行。這樣的規畫恰恰暗示了「行

旅」與「遠行」的親近。
59
《白孔六帖》又另有「逆旅」一類，搜集的是有關

客店的記述，還有以客店為場景的故事。
60
下至南宋初年，《海錄碎事》的

「逆旅門」之中，編收的則是各種旅程進行中的景況和心思，不再侷限於客

店、外宿的場景，實質意涵與「行旅」一詞差相彷彿。
61

《海錄碎事》的「逆旅門」尚附有「行役」和「思歸」。其中「行役」

的原意可能主要指公務差旅及連帶而來的奔波，
62
所以《海錄碎事》才又在逆

旅之下特別標示出「行役」為一類。可是混入「逆旅」之後，原本具有的公

差特質反而不如旅途勞頓感那樣明顯。在宋代，「行役」真正被用為類書標

題，僅見於《記纂淵海》，由於潘自牧的分類手法在宋代類書作者之中屬相

當細緻者，因此仍應視「行旅」為最能代表傳統旅行活動的語詞。《記纂淵

海》對旅行的連串精細分類之中，「行役」輯文的旅行場景雖不可避免地依

然多為宦遊旅程之一幕，所表達的重點卻也仍著重於旅程的奔波感，
63
而非一

般公務旅行的「公務」特性──這表現在輯錄詩文所選取的句子（非全文收

錄），以及其他相關分類試圖表達的意味亦非著重於「公務」。「行役」是

宋代文人寫作常用的詞彙，實際上比「行旅」更為多見。這樣的情形或許來

自它容易讓人聯想起仕途公差的辛勞難辭，既能點出士大夫旅行獨特情境的

特點，又指向「公務奔波」如此明正言順且具大義的「行旅之道」。

另一個與「行旅」、「行役」作用相似的語詞是「羈旅」。這個詞彙做

為類別標題並不多見，分別見於宋代的《書 指南》和清代的《御定分類字

錦》。《晏元獻公類要》則同時有「行旅」和「羈旅」兩個類別。不過以「羈

旅」為關鍵字檢索《四庫全書》資料庫，兩宋別集有 250 個匹配；類書類則

59 《白孔六帖》，〈行旅〉，卷 34，頁 8上-10下

60 《白孔六帖》，〈逆旅〉，卷 34，頁 11上-12上。

61 《海錄碎事‧聖賢人事部》，〈逆旅門〉，頁 438-441。

62 如：《毛詩正義》（臺北：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十三經注 1815 年阮元刻本）

〈國風〉〈衛〉〈氓〉〈河廣二章章四句〉：「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

過時而不反焉。見卷 313，頁 139。《周禮注疏》（臺北：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

十三經注 1815 年阮元刻本）〈地官司徒〉〈州長〉：「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

……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見卷 12，頁 182-183。

63 《記纂淵海‧生理部》（宋刻本），〈行役〉，卷 174，頁 1上-3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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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39 個。這樣的使用頻率足以說明這個詞並非冷僻的生詞。重要的是它與

「行旅」的意思相當接近，指的是處於旅行進行中的狀態。「羈」字本有「拘

束」、「牽絆」之意，因此由「『羈』絆於行『旅』」構成的語詞，無論用

以呈現旅途的長度或是濃度，皆更勝「行旅」對於狀態、動作單純的描述。

如蘇頌「須將薄宦同羈旅，奔走何時是息肩」的表達，
64
甚且還著上幾分無可

奈何的色彩，愈發顯出長期處於「行旅」狀態時那份濃郁的飄蕩感。

《書 指南》和《御定分類字錦》皆以「羈旅」表示一般所謂「行旅」

的類別，而且著重在旅行的動態以及移動的動作本身。《御定分類字錦》是

清康熙時一部類似典故辭典的類書。《書 指南》則是初刻於北宋靖康年間

的書信寫作工具書，收編各種情態下的語詞，讓人能在書信往來時針對不同

的情境適切地措詞。這是一部以實用為出發點的書，出版不多時，即逢靖康

之亂，板遭燬去。之後以稀少的數量，輾轉流傳，明人曾以此書與《爾雅》

等書另合為《修辭指南》。
65
這類書籍既然為範本性質，書中的用字遣詞應該

是編纂當時人們所能接受和企圖使用的語彙，但也許會較當時社會所流行和

習慣的語詞更具深度且更為典雅，可能至少有部分內容是尋常人們還需要查

閱或確認，才能夠加以運用。

因此《書 指南》列入的詞語可以幫助我們一窺宋代社會對旅行的理解。

試以「羈旅行李」條為例，其內文的寫法是這樣的：
66

覉旅曰：離邦去里。（江淹〈别賦〉） 久旅乘馬曰：髀肉皆消。（《九州春

秋》） 旅行曰：嬴縢履蹻。（《戰國》〈秦一〉） 又曰：負書擔囊。（上）

在道途曰：東西游走。（陶潛） 道途之苦曰：雪虐風饕。（韓文） 又曰：

犯霧承皇。（靈運〈山店〉） 在旅之勞曰：嚴駕越風寒。（顔延之） 冬勞

旅人曰：風寒偃薄（《選》〈十八〉）……

「曰」字之後應該才是編者任廣建議讀者使用於彼種情狀的典故措詞。至於

「曰」字之前舉出的那些語詞或形容方式，如「久旅乘馬」、「在道途」、

「旅貧」、「遠差出」、「將行」、「水行」、「蹉程」、「陸而舟」、「迴

程急行」、「經過」、「旅居」、「遠險路」、「不敢往」等，則應當是宋

64 蘇頌，〈初至廣平紀事言懷呈同事閤使〉，《蘇魏公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13，頁 11下-12上。蘇頌（1020-1101），字子容，仁宗慶曆二年（1042）進士。

65 《書 指南》（《文淵閣四庫全書》），〈提要〉。

66 任廣，《書 指南》，「羈旅行李」條，卷 15，頁 4下-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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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較為尋常、口語的說法。那些編者建議使用與旅行活動有關的措詞都是自

前人作品中挑選、尋覓到較為文雅漂亮的寫法。刻意的檢選和區別表示宋人

已然意識到「移動」含有這些不同的風貌，另一方面，該也是由於日常生活

中確有傳達這些情景感受的需求，才會希望拾人牙慧，以求形容得更貼切優

雅。

儘管宋代類書為宋人提供了豐富的「旅行」知識素材，其內容的選取以

及分門別類的方式也讓我們得以推想宋人生活情狀與相關語彙、知識之間的

關係；可是編輯者個人事跡的不顯，也讓我們幾乎看不到任何編纂者直接闡

釋的行旅觀念。唯一能稍加窺探的縫隙在《古今合璧事類備要》。作者謝維

新在每個類別起始處撰寫了一段針對該類別的短文。「行旅」的「事理發揮」

這樣論說：

在途曰旅。孟子曰：「天下之旅皆悦，而願出於其途。」此行旅之謂也。

然吾不知其所以。若是然者，將以為己乎？抑以為人乎？將以為利乎？抑

以為義乎？窮不失義，則得己分之宜；達不離道，則亦不失斯民之望，此

孟子之所以語句踐以遊者也。一或反是，則瑣瑣之旅，取災之道也；焚次

之旅，雖正亦厲也。以居則不得其所安，以行則無所容於人，憧憧往來朋

從爾，思祗自困耳。67

謝維新之所以將自己的原創寫作安排在輯文之前，看來是在閱讀、整理過許

多收錄的材料後，抒發自己關於此類別、議題的感想。這段申論行旅的文字，

首先對孟子「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其路矣」之語，進行詰問式的質疑。《孟

子》〈公孫丑章句〉中的原句為：「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

其路矣。」再前一句則是：「征其地而不征其廛宅，則天下為商賈者，皆喜

悅而願藏貯於其市矣。」
68
由此可見，《孟子》原文的主旨與其說是論說行

旅，毋寧在於指陳官方政策與物資流通間的關係。謝維新摘去「關譏而不征」

的前提而後設問，他的問法其實已脫離原文脈絡。不過也正因經過如此剪裁，

這個問題才能被收納於他自身所處的時代場景。亦即，旅行的問題在謝所生

長的十三世紀後半中國並不需要設定範圍，是個具一定普遍性的問題。也因

此，他的疑慮透露了對人之在途（旅）的不放心。

67 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事為門〉，〈行旅〉，卷 45，頁 1上-下。

68 《孟子注疏》（臺北：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十三經注 1815年阮元刻本），卷 3

下〈公孫丑上〉，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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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股不安恐怕顯示一種遲疑，來自當時謝維新尋常所見的旅行，逐漸失

去深思的、肅然的嚴正意義。謝維新帶著自外於時局、濯足自清的口吻質疑

他所面對的世界，這也許反而暗示人在道途的行為正成為其時的社會趨勢。

所以他便再藉孟子與宋句踐的對話，
69
以及《易經》「旅卦」的變化，

70
提醒

行旅的心態當以慎為重，輕率之行則將不容於道且自取其禍。面對自己所不

以為然的世變，謝維新選擇回歸最經典的典籍，求助於先聖先賢的世界，並

試圖為南宋的行旅定位。

可是無論《孟子》或《易》，躍入他視野的都是經過剪裁，已然變形的

負面觀感。謝對旅行活動的疑慮，在援引典籍為奧援的策略下，反而變得一

點都不具體，僅閱讀這樣一段文字，根本看不出這與南宋社會的實際狀況有

何現實的聯繫，映照至我們眼前的，只是作者自身對出行的焦慮。其實緊接

「事理發揮」後的錄文，也是經過謝維新剪輯出來的各式行旅情境，呈現出

來的卻不盡如前文闡述的那樣不安。他的想法和做法透露出社會現況、讀者

需求與編者個人心態間的矛盾。謝維新究竟是當時的典型人物，抑或特例，

由於是僅見的資料，不太容易確認，不過他的言論的確顯出與當時社會實態

充分的互動。由此我們也更能確知，類書的內容、編纂者的思維心態，以至

當代社會的實況、趨勢之間，著實隱含著較文字表面更為繁複錯縱的關係，

亦反映出令人玩味的歷史情態。

（二）遊覽

「遊覽」是自《文選》以來就常與「行旅」並舉的旅行語彙。這個詞通

常用以歸納外出遊山玩水的閒暇活動。至宋代，《書 指南》之「遊觀賞覽」

69 原文：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曰：

「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

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

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注疏》，卷 13〈盡心章句上〉，頁

230）其實這段問答議論中所謂的「遊」，應該也不是單純指涉行旅之事。

70 謝維新的「瑣瑣之旅，取災之道也；焚次之旅，雖正亦厲也」出自《周易》「旅」卦的變

化。原文為：「旅，小亨，旅貞吉。……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

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周易》（臺北：中央研

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十三經注 1815年阮元刻本），〈旅〉，卷 6，頁 1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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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遊覽」的舉動形容地更加清晰；《海錄碎事》的「遊覽」一類則附有「眺

望」。這兩部書的類目對於「觀」、「覽」、「望」的著墨，更突顯「觀看」

此一舉動在「遊覽」的意義。一般所理解的「遊覽」，《記纂淵海》的「宴

會」、「遊賞」、「乘時而樂」三個主題中都能找到相關元素，潘自牧可說

對「遊覽」的逸樂性質有更為細膩的析別。這些雖然都難免藉「移動」才得

以享受，但相較於行旅，更強調的是「觀賞」和「休閒」，而較不措意於旅

途的辛勞和身處外地的異鄉感。

類書「遊覽」類呈現的意義及型態，其實較接近現今一般大眾說起「旅

行」時會聯想到的情境。但是如今大眾著重於消費和物質享受，且往往是針

對名景，以團體方式進行的旅遊活動，依然與傳統社會的「遊覽」的做法和

意境迥異。整體而言，宋代時，《海錄碎事》節錄的詩文所呈現出來的景象，

偏向寧靜悠閒。比方林逋（字君復，967-1028）的「靜賞應難極，孤懷自不

禁。」葉廷珪定題為「靜賞」；李白的「希君同 手，長往南山幽。」則題

為「南山幽」。
71

林逋詩在文集中原題為〈春夕閒詠〉；李白詩原是贈友人之詩。
72
當它們

被收進《海錄碎事》，編者不只擷取自己覺得恰當的文句，還重安小標題。

「靜賞」、「南山幽」這些語詞皆出自詩文本身，所以，它們之能被選為標

題，應是編者認同這些詩文符合該類含意的理由；換句話說，這些小標題正

表達了編者理解的該類內涵。經過編輯者這樣一番剪裁移植，整個類別的內

容雖然都是前人之作，卻已然重新拼貼成一幅符合編輯者心象的畫面。因此

可以說，對《海錄碎事》的編者葉廷珪而言，所謂「遊覽」即包含了：「靜

賞」、「南山幽」、「倚釣」、「攀日月」、「行樂」等意象。

再遲上約一百年的《記纂淵海》，「宴會」和「閒適」雖同列「生理

部」，卻各在首尾。若依循其他宋代類書的分類邏輯，「宴會」和「閒適」

本可由它們的共通處考慮，而將之一同納入「遊覽」。然而潘自牧卻選擇從

二者的歧異處切割，等於對不同的場景和氣氛採取更謹細地斟酌。特別是「閒

適」，因此成為一幅幅靜態、定著的畫面，亦致使「遊賞」一類的「遊動」

71 《海錄碎事》，〈遊覽門〉，卷 9下，頁 451。

72 林逋，〈春夕閒詠〉，《林和靖先生詩集》（《四部叢刊》初編本），卷 1，頁 3上。李

白，〈贈崔郎中之金陵〉，《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 10，頁 5下-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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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息更為明顯。「閒適」一類，「花」景的屢屢出現，
73
所呈現的形象也就在

風花雪月、自然有情中更添繽紛。

宋代類書對「遊覽」的勾勒精細複雜，然至明清，則有類書不見「行

旅」，獨有「遊覽」，
74
甚至數部綜合性類書皆欠缺旅行類別，如：明萬曆年

間（1572-1619）陳耀文《天中記》、
75
清康熙年間（1662-1722）陳元龍《格

致鏡原》。在傳統中國社會的長時段中，旅行和遊覽兩種不盡相同的移動活

動，其質性、內容仍不甚明曉的變遷伏流，或許正隱藏於這些現象背後。現

有的明清旅行史研究呈現了這個時段豐富的旅遊活動及旅遊論述。不過休閒

娛樂性質的旅遊在整體旅行歷史中的位置，與二者之間的關聯，由本文透過

討論類書編著活動簡單的涉及看來，仍值得進一步思索。

（三）觀光

然後，本文的觀察要擴及一個今日無論是現實進行旅行活動，或是學術

議論旅行文化時，皆絕對會觸及的詞彙──「觀光」。這個詞彙在現時的中

文使用習慣上經常與「遊覽」混用、等同，二者區隔通常不太明顯。

1855年（日本安政二年）日本借《易經》「觀國之光」的典故，將荷蘭

人獻給江戶幕府的一艘軍艦改名為「觀光丸」。這件事被認為是往後日本人

使用「觀光」一詞指稱遊山玩水、參觀攬勝的旅遊活動之嚆矢。
76
這個日語漢

詞的使用可能影響到現今中文的運用。《易經》的原文為：「六四。觀國之

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77
這個卦由「觀」、

73 《記纂淵海》〈襟懷部〉〈閒適〉這部分至少包含 24個與花有關的場景。例如：唐‧韋應

物：「流鶯日日啼花間，能使萬家春意閒。」（出於〈聽鶯曲〉，見氏著《韋江州集》

（《四部叢刊》初編本），卷 10，頁 1上。）宋‧歐陽修：「有時醉倒 溪石，青山白雲

為枕 。花間百鳥喚不覺，日落山風吹自醒。」（出於〈贈沈遵〉，見氏著《歐陽文忠公

文集‧居士集》（《四部叢刊》初編本），卷 6，頁 3下。但「有時醉倒 溪石」《四部

叢刊》初編本作「有時醉倒枕谿石」。）

74 明‧馮琦（字琢庵，1559-1604，萬曆進士）《經濟類編》和王志慶（字與游，天啟七年

（1627）舉人）《古儷府》分別只有「遊覽」和「游賞」，未見「行旅」。

75 《天中記》的流傳版本問題，可參見孫天霖，〈陳耀文和他的《天中記》〉，《天中學刊》

10.2(1995): 19-22。

76 溝尾良隆，《 光 ：基本 》（東京：古今書院，2003），第 1章〈「 光」 基

本 理解 、 高 〉，頁 6-8。溝尾說他自己無法想像從《易經》的

時代至幕末之間「觀光」這個詞曾在日本流傳，已有的研究也不曾解決這個歷史的鴻溝。

77 《周易》，卷 3〈觀〉，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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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賓」三個關鍵字組成，後來亦時常以「觀上國之光」出現在中國

的文獻中。如此一來，完全可以想像，十九世紀的一艘軍艦為何要以「觀光」

為名。軍艦既可乘載乘客前往文明的國度「觀上國之光」；威武的外形，強

大的火力，本身也是國家之光的表徵，足以做為讓人們觀看的「上國之光」。

更重要的是，明治年間（1868-1912）（進入二十世紀以後）「觀光」被用來

對應英文「tourism」一字。而且從詞彙使用初始含帶的「外國」意象──招

攬外國觀光客或本國人出國參觀，轉為通用於日本國內及海外休閒旅行。1929

年，無論正式的政府機關名稱，抑或公文書，都正式採用了「觀光」一詞，

更促使人們意識到現代「觀光」的成形。
78

「觀光」這個詞並非真的直到日本人開始使用才出現。中國歷代文人寫

作時也引用這個出自《易》的典故。但回觀類書編寫的歷史，它卻從未被選

擇作為分類標目的詞語。撇開一些論說、引用《易》的文脈，這些「觀光」

大致鑲嵌於數種書寫脈絡內。

李覯〈送張宏下第南歸〉前二聯：「世家元是武夷孫，四上觀光預國 。

地底豈無干斗氣，天邊爭奈飲牛人。」
79
這裡的「觀光」指的自是張宏上京赴

考之事。士人向首都進發，試闖科舉最後兩道關卡，是宋人引用「觀光」這

個典故時常指稱的情境。為了完成科考，必須先進行一段實際的旅程，這趟

旅行的目的地乃是首都這個匯集了中央、朝廷、皇帝等意象之處，「觀光上

國」的典故自然相當適切。「觀光」在宋代與首都的密切關聯由此顯現。

「科舉」並非人們趨向首都唯一的緣由，因此，地方官任滿回京轉對、

朝廷任命新職或推薦賢能，甚至受到皇帝恩惠、彰揚皇帝威光等情況的相關

78 北川宗忠，《 光‧旅 文化》，序章〈 光 旅 文化〉（京都： 書房，

2002），頁 5-6。溝尾良隆則認為明治年間已可以見到公家機關使用「觀光」一詞的蹤跡，

但產業色彩濃厚，並非普及的一般用語，二次大戰結束之後，「觀光」一詞才於公於私被

頻繁使用。戰前（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前半葉），「觀光」這一用語並不那麼常出現。以

「旅行」的意味來說，更常被使用的是「遊山」、「漫遊」、「遊覽」，觀光地則用「勝

地」、「景勝地」等詞。見氏著該書第一章〈「 光」 基本 理解 、

力 高 〉，頁 7-8。

79 李覯，〈送張宏下第南歸〉，《直講李先生文集》（《四部叢刊》正編本），卷 37，頁 7

上。李覯（1009-1059），字泰伯，仁宗皇祐初（1050前後）范仲淹薦為太學助教。另外，

南宋吳泳（字叔永，嘉定二年（1209）進士）有一首送人入太學的律詩前兩聯，也援用了

這個典故：「鸞鳳久束咮，賢 時一鳴。子今觀上國，志豈為浮名。」見吳泳，〈送楊子

達入國學〉，《鶴林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3，頁 1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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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寫作，都可見到這個典故的使用。
80
這種寫法，自然是將首都、皇帝理解

成相對於「下土」
81
的上國，做為空間、地位、秩序上的對比，彼此的從屬關

係也藉著旅人行進的方向體現。

大部分的「觀光」都是宋帝國自身體制內的運作，但是既然「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那麼「觀光」的旅行路線也就有機會無限延伸。只是這樣的「觀

光」，做為中心──其實也是旅程終點的「上國」，恆常為國家首都；不同

的乃是前來「觀國之光」者的旅程起點始於海外。所以「觀光」也見於頒給

他國使節的制書中。如擬給占城國進奉使的加官制：「爾等起於遐方，服我

至化。占風雲于律 ；知中國之可朝。 山海於梯航；奉遠珍而來貢。觀光

有慶，率禮無違。」
82
而在劉一止筆下：「 鯨波而修貢，趍鳳闕以觀光」，

則將「觀光」直接與「鳳闕」連結。
83
這樣的寫法不僅於外使入覲的情境中出

現，亦可見於前述赴考的情況。更明顯點出「觀光」與帝國之內帝王宮闕所

在的首都關聯密切。

這麼看來，「觀光」在宋代與今日習以為常的休閒旅遊有著相當的距離

和不同的含意。雖然也能見著似李正民「結友觀光少壯年，一時英俊與周旋」

之語，或史浩「 所聚處，人必觀光」的說法。
84
前者讀來也許有少年壯遊的

80 舉二例：沈與求，〈謝改差常州學官 〉：「某天資檮昧，人品羇單。妄刻意於詩書，旋

躡蹤於衿佩。一隨計牒，九換年華。菘韭春秋，屢動故園之興；齏鹽朝暮，貪觀上國之光。

偶脫白丁，遽 甲。」見《沈忠敏公龜谿集》（《四部叢刊》續編本），頁 6下-7上。

蘇軾，〈薦何宗元十議狀〉：「士雖在遠，亦識此意。聞命忻然，皆有不遠千里觀光求用

之心。」這是蘇軾將當時任職朝奉郎新差通判延州的何宗元所書「十議」推薦給哲宗的上

書。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29，頁 836。

81 張綱，〈代姪合謝解啟〉：「頃自成童之歲，固已挾策而遊。較數子有一日之長，欲百戰

取萬全之勝。鄉評與善，泮水呈能，曾叨一鶚之薦書，遂冠六鼇而稱首。『觀光上國』，

方欣從『下土』而來；合戰春闈，不謂見大敵則怯。既折北而不就，敢圖南而再飛。」見

《華陽集》（《四部叢刊》三編本），卷 26，頁 6下。

82 許翰，〈占城國進奉使蒲畢率等加官制〉，《襄陵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2，

頁 1上。許翰（?-1133），字崧老，元祐三年（1088）進士。

83 劉一止，〈答高麗先狀二 又〉，《苕溪集》（《宋集珍本叢刊》影清鈔本，北京：線裝

書局，2004），卷 28，頁 1 上。劉一止（1079-1160），字行簡，徽宗宣和三年（1121）

進士。

84 李正民，〈海邑少交遊相見者以為言故作此詩〉，《大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

卷 8，頁 7上。史浩，〈論閱武 子〉，《鄮峰真隱漫錄》（《宋集珍本叢刊》影清乾隆

刻本，北京：線裝書局，2004），卷 8，頁 8上。李正民，字方叔，徽宗政和二年（1112）

進士。史浩（1106-1194），字直翁，高宗紹興十四年（1144）進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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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其實「英俊與周旋」之語，仍大有可能在描寫首都之遊）；後者則彷

彿指各方沓聚之人四下張望打探，皆帶有幾分遊覽「觀光」的色彩，但這終

究是少數，情境和含意也不是那麼明確。至若惠洪所稱：「我昔觀光，混

都市，游公卿間」，
85
以及李綱寫翁挺「遊行四海，渡浙江，寓淮楚，窺衡

湘，觀光上都，宦遊趙魏之邦」，
86
即便記述上更側重「遊」的情境，是不是

為求宦而往也的確尚有商榷空間，然而閱讀上下文，二人「觀光」之「都」

恐怕還是京城。

宋人對「觀光」一詞的使用其實並未與經典原意相距太遠。在「國」、

「賓」相對照並構築而生的場景裡，這個語彙在宋人的語境中顯得政治氛圍

濃厚。不過，使用「觀光」、「觀國之光」一詞的趣味，還在於，要想「觀」

到「國」之「光」就必須先踏上旅程。單憑「科舉」、「轉對」之類的詞語，

實無法直接感知這些政治行為帶有的移動性和移動的方向。反而是「觀光」、

「觀國之光」的遣詞，字面上即勾點出晦隱於官學、科舉、任官、入貢這些

政治行為背後，人之移動的動感、方向感，以及足以攝引旅人目光的異地風

情。也就是說，「觀」的動作等於有「遊」才有得「覽」，但由於觀的是「上

國」、「國之光」，又與一般「遊覽」活動不同，觀賞到的是「光」，是天

下風物、俊秀、禮樂、規制、行政之薈萃。所以，宋代的觀光其實是一趟又

一趟由四面八方朝向首都、朝廷──朝向圓心的旅行。

「觀光」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被用來重新詮釋人的旅行活動時，

原是針對國際間的遊覽旅行。
87
不過從「觀國之光」到「觀光旅遊」，昔時易

卦經典的大義終究是被今日的休閒度假取代。而儘管皆與國際旅行有關，但

無論是十九世紀末東西方文化強烈碰撞之時，各自帶著有色眼鏡的異國觀覽、

85 釋惠洪，〈祭郭太尉文〉，《石門文字禪》（《四部叢刊》正編本），卷 30，頁 20下。

釋惠洪（1071-1128），原名德洪，哲宗元祐四年（1089）試經得度 僧。

86 李綱，〈五 居士文集序〉，《梁溪先生文集》（《宋集珍本叢刊》影傅增湘校定清道光

刻本，北京：線裝書局，2004），卷 138，頁 2下。李綱（1082-1140），字伯紀，徽宗政

和二年（1112）進士。翁挺，字士特，政和中以季父彥國恩補官，高宗建炎二年（1128）

因忤宰相，除名。出身於被列入福建理學名門的崇安翁氏，參見《閩中理學淵源考》，卷

32，頁 8上-12下，〈翁挺傳〉在卷 32，頁 11下。

87 1930年四月，日本政府為了招徠外國觀光客，在鐵道省外局成立國際觀光局。《 光‧旅

文化》，序章〈 光 旅 文化〉，頁 5-6。有山輝雄，《海外 光旅行 誕生》（東

京：吉川弘文館，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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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之旅，抑或是現下風行以吸引大眾為目標的國際觀光，皆已與宋代英才

入彀、外使入朝的情境、用法顯著不同。千年前帶著「以天下為己任」之心

邁向天子腳下的觀光之旅早已不再；被異國神祕吸引的探險獵奇，也不再是

海外觀光的唯一主要目標。代之而起的，是隨著物資豐富、資訊流通等人類

社會整體發展而出現的休閒娛樂、物質享樂式旅行活動。不過，現代旅遊活

動做為人類社會的一部與文化的一環，其特色和內涵仍可以藉著對過去的探

究加以反思。經由對宋人行旅和當今旅遊的相互梳理和各自定義，在努力接

近並透視分析宋代社會的同時，對自己所處生活樣態的認識也會更趨明晰。

六、結 論

本文的討論是我研究中國宋代旅行文化──傳統中國社會「移動」成分

的基礎。詞語指涉的解明，知識結構的旴衡，一方面能夠釐清研究核心，樹

立發言立足點；一方面也藉此觀照人們操作詞語、運用概念的社會脈絡、文

化氛圍。

翻讀傳統中國類書著作的歷史，宋代本就被認為是類書發達的時代，質

和量都有相當程度的突破。旅行的相關分類開創出較前代複雜、細緻的分項，

也呼應這樣的書寫發展趨勢。當時的分類法迥異於今日目的論的分類邏輯，

似乎更在意旅行與人際關係的互動，以及因而產生、造就的各類情狀，並由

此規畫設置出各種分野。這顯示由人際互動理解、詮釋旅行活動，是宋人重

要的心態觀念。這條旅行與人際關係之間的連線，應該不會僅止於類目的標

定。我推想，在宋代，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拓展（特別是親緣關係之外的人際

關係），不論對於社會運作或是時人臨處事物，恐怕都曾使出潛藏卻深刻的

力道。
88
因此對人際關係的敏感和認定也反映在認識 / 知識框架的結構中。

由此不能不想到的是，旅行 / 移動確是人際關係開啟或退閉的力量之一。

不管從分門別類的方式看，或就搜羅的內容論，甚至嘗試追究層出的版

本、重建流傳的路線，類書展現的情況都十分複雜。如前所言，以「官宦的」

為編著概念的類書即便沒有旅行專類，也能在其他人、事的脈絡間見到旅行

88 我對宋代人際關係歷史的討論和建構也尚在起步，不過已隱然感覺其中相當有探討空間。

可以先參看吳雅婷，〈宋代墓誌銘對朋友之倫的論述〉，《東吳歷史學報》11(2004.6):

271-301。



吳雅婷∕萬卷書與萬里路──宋代類書呈現的「移動」語境 427

的成分，所以並非有旅行專類者才有旅行相關內容。另一方面，即使設有旅

行專類的類書，作者（編者）們也仍會在其他類別裡另外留下某些情狀特殊

的旅行樣態，例如：政治領域的「奉使」，或在「孝」的概念下，提出父母

在卻遠遊的「違離」。
89
透過類書「歸類」又「分類」的特點，反而可以在目

錄和標題上，找出宋人描說旅行活動的代表性用語；同時藉著宋人對見聞、

知識的歸類和排列，勾勒宋人對旅行活動的基本理解及對待邏輯。也正因為

那些被認為特殊的旅行活動與「行旅」、「遊覽」一樣地被注意、被留存，

所以不論是旅行內容的能見度，還是旅行緣由的對比性，都讓我們更清楚地

感受到：旅行一事在宋人生活中的含蓋面確實廣泛。延伸而出的思考，是不

同的類書著作型態，在讀者的生活中，可能曾被擺放於什麼位置。雖然其中

的內容編排，不如元代以下所謂「日用類書」那麼具備庶民生活特色，但仍

不該排除宋代某些類書編之於「日常」，閱之為「日常」的可能性。特別是

將隱藏在書的實體背後，從編著者個人閱讀經驗到類書成書這段過程也納入

考慮之時。

當人們記述一件事物之時，是為了形容、描寫該物事，抑或是作為題目、

歸類依據，其情況的屬性並不相同，也就發展出各自適用的遣詞。本文也嘗

試交叉運用「行旅」、「羈旅」、「遊覽」、「觀光」等幾個與宋代旅行活

動相關且較具關鍵意義的辭彙，試圖推定它們在宋人知識樹的位置，並觀察

它們如何在歷史長河中隨流或翻轉。然而，例如「遊記」一詞總是用來做為

文章的標題，亦為文體的一類，卻未嘗被用來歸納指稱旅行的活動或行為。

相對地，也能找到其他如遊歷、遊觀、觀覽等各式與旅行有各樣關聯的詞語，

散布於書文內容。不過，我的目的並不在於翻檢出所有宋人使用的旅行語詞，

因為不但尋找的工作無窮無盡，也會失去討論焦點。反過來想，「遊記」、

「遊歷」……這些語彙未被宋人選用為分類標目，不正意味著宋人並不認為

它們適宜歸結、代表移動的行為。

當這些或者具體被選擇、安置於類書目類、內容的文詞，或者間接透露

的諸般想法、觀念，漸趨明朗，下一步就是期待找出它們與當時社會情勢的

鏈結處。然而，現在可以為我們提供較細緻、明晰線索的宋代類書作者，如

潘自牧、謝維新，我們卻都對他們的生平掌握有限；以致難以將其透過著作、

89 其中《白孔六帖》「奉使」和「違離」兩類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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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反映出來的心思，直接與其個人經歷，乃至其所處的社會情境，做出完

善的因果聯結。

也就是說，我們透過類書所感受到，宋人特別是南宋，對「移動」—「變

動」無意間流露的不安、焦慮，究竟應該如何對應整個時代、社會的實際局

面？若進一步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則又應該考慮到一個時代之下人的心態、

觀念，可能來自一段時間，甚或幾個世代的積累，未必是即時的、當下的反

應。我們是不是能說，在唐代白居易內心中以之為前提的仕宦之旅，到北宋

末任廣為時人編寫信啟工具書時那樣細分旅行的各種情境，再至謝維新對「瑣

瑣之旅，取災之道」的質疑，是時局動盪產生的「倒退」？抑或為「移動」

步步更趨向大眾生活的映照？若希望更清晰了解這條歷史脈絡的流變，不淪

為過於簡化的比附，恐怕需要採取更迂迴的策略，突破作者生平不顯的侷限

（其實這反而也能說明「著書」逐漸不再是名士名宦的專利），追尋出這道

軌跡。

或許還可以試用丹麥發源，如今普及全球的「樂高積木」（LEGO）來比

擬、理解類書的情形。一部類書很像一件樂高成品，由玩家挑選各式各樣的

零件，以自己的構思組裝完成。樂高積木玩家化的展現，就在於這些零件原

來在被設計的時候也許都設定了各自的功能；但到了高級玩家手中，他們未

必依循原始的設計理念，而是以自己新的設計，將這些零件挪為己用，成為

自己作品的各部元素。
90
這時候，成品中的零件可能已經脫離原有的設計脈

絡，被賦予新的使命，且以新的功能被理解。這樣的一件作品，若到了另一

個人眼前，可能又產生新的聯想。於是，這個人可以再將這件作品拆解，取

用拆解下來的這些零件，另外再組裝出另一件成品。這時，零件又可能再被

放到不同的位置，有著或雷同或嶄新的功能、意義。

從樂高的成品聯想類書，那些小方塊、齒輪、小人之類的零件正如組成

類書的內容。那些前人寫作的文字，經由類書編者以自己的想法、理念採用

後，與當初作者寫作的脈絡，有可能相吻合，也有可能完全背離。至於類書

90 日本東京電視臺的電視節目「TV CHAMPION」的「 王選手 」（「電視

冠軍，樂高積木王」）比賽中即不乏這樣的例證。（見「LEGO工房」網站，2005.11.5最

後更新，http://homepage1.nifty.com/sasapon/lego_tvcinfo.html）另外可以參考《樂高

積 木 中 文 論 壇》網 站 http://www.twlug.info/forums/viewforum.php? f=4&sid=

e7f326593101fda195458e63dc9f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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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讀者，在閱讀 / 取用各有所需的類書內容時，又可能再次將某些零件置入

另一個他正在探求、思索的脈絡。即使這件樂高是以城堡的模樣展現在某人

眼前，但對於某人而言，他所見到的其中某些零件，卻可能是組裝太空梭的

絕佳配件。

歸結而言，想以宋人慣用的語彙對應今日以目的為分類依據的旅行觀念，

大概很難畢竟全功。宋人對旅行的理解與安排仍須回返宋人自己構築的世界

體系追覓審視。透過類書的分類編排，宋人的感受和關心，以及想法和觀念

確實得以浮現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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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 Thousand Volumes and Ten Thousand Miles:
The Context of“Movement”in Song Dynasty

Encyclopedias

Wu Ya-Ting＊

Abstract

Language is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understanding the past. However,

since language develops and changes over time, its use in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is based on circumstances particular to that time. Language cannot be eternally

unchanging. Therefo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erms related to

“movement”as used in the Song dynasty language context. The purpose of

this approach is twofold: first, to attempt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behind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terms“movement”and“travel”as they were used in the

Song dynasty. Second, to understand what sort of society, cultural circumstances

and trends would produce the use and work of such words.

Chinese encyclopedias(leishu) contain a collec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 and

knowledge (both learned and common), making their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worth taking note of, as they provide insight into the way people

viewed the world. An examination of the various categorical entries and their

order in Song encyclopedias reveals that change and interaction in personal

relationship resulting from movement is the main principle on which the

categorical entries are arranged. That is, these works are based on peoples’

understanding and concern for travel at the time. In addition, this can account for

＊ Wu Ya-Ting is a postdocoral fellow i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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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son why many such works were so common but were different in type and

purpose (both in compilation and reading)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A look at t

erms related to travel—such as“xinglu 行旅”,“jilu 羈旅”,“youlan 遊覽”,

and“guanguang 觀光”—reveals even more concerning the views of the tim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grasp the realm creat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traveling/ movement with Song dynasty writing and sightseeing by analyzing

the structure of these encyclopedias, the placement of“movement”/“travel”

within this structure, and connections between those works and the categories

related to“movement”and“travel”in these encyclopedias. It is hoped that

the mindset and thoughts of people from that era hidden in words, books,

activities, and social phenomena can be revealed through this study.

Keywords: Song dynasty, encyclopedias(leishu), movement, travel, knowledge

structure




